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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空羂索觀音新探

王靜芬

（陳哲萱譯，王靜芬校）

　 　 不空羂索觀音爲變化觀音之一，主要法器爲羂索，用以拯救諸有情。自 ７ 世紀後

期，流行於印度、喜馬拉雅地區、東亞與南亞。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在東亞的展開並不明

　 圖 １　 乾漆不空羂索觀音立像，日本奈
良時期（７１０—７９４），約 ７４８ 年，
東大寺三月堂藏，高 ３６２ 釐米，
取自上原昭一等編《天平の美

術》卷 １，圖版 ２。

確，因現見定年 ７ 至 ８ 世紀的造像例子不多。印

度地區早於東亞的例子，更是從缺。資料缺乏，難

免影響有關不空羂索觀音的研究。不過，研究印

度藝術的學者現傾向認爲，不空羂索觀音造像應

該先出現於印度。然而，東亞現存最早的例

子———日本奈良東大寺三月堂一軀堂皇的、３ 米

多高的不空羂索觀音乾漆像———就映照出此菩薩

信仰在東亞流傳的重要意義（圖 １）。本文雖非宏

觀研究，但通過探討有關文獻，及檢索南亞、東亞

地域早期的實物造像來探究不空羂索觀音流行之

始、其嬗變，以及其信仰在亞洲不同地區之構成及

發展的種種因素〔１〕。首先，本文將分析 ６ 世紀末

至 ８ 世紀中，中國漢譯佛經所描述有關不空羂索

觀音的圖像。東亞與南亞最早的不空羂索觀音像

基本相異。本文將指出此兩地域的造像傳統雖然

各以文獻爲依據，但所依者出自經典中的不同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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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文是作者就先前發表一篇短文較長篇幅的研究：“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２ （２００７），ｐｐ． １５１ １５８．



述；兼且，東亞的不空羂索觀音像並非以印度造像爲模範。本文另指出，不空羂索觀音

的信仰與皇權及喪葬禮儀相關，而不同地域在這兩方面各别的重視，造成其分别興起的

原因與相異的視覺表現。

東亞佛典的傳播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的漢文本多於 ６—８ 世紀譯出，是目前有關這個菩薩的最早

文本（流傳下來梵文與藏文的版本年代較晚，詳見下文）。收入漢文《大正藏》的譯本，

屬於陀羅尼經類。陀羅尼經與普通的佛經不同，内含施行有關聖像咒語的禮儀，並詳述

作壇法，包括壇場佈置、儀軌規範與造聖像作崇拜所應具的圖像細節〔１〕。已知的漢譯

本，有十種在標題言明“不空羂索”，其中包含下列編號 １ 已佚失的版本。最後兩種（下

文第 １１、１２ 種）雖未在標題提及“不空羂索”，但與不空羂索觀音有關。另外包括法賢

（天息災，活躍於 ９７４—１０００ 年）譯本卷三（下文第 １２ 種）。具體如下：

１ 隋朝漢譯本。或已失佚。

２ 《不空羂索咒經》，《大正藏》，第 １０９３ 號。闍那崛多（活躍於 ５６１—５９２ 年）

５８７ 年譯。

３ 《不空羂索神咒心經》，《大正藏》，第 １０９４號。玄奘（６０２—６６４年）６５９年譯。

４ 《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大正藏》，第 １０９７號。寶思惟 ６９３年譯〔２〕。

５ 《不空羂索咒心經》一卷，《大正藏》，第 １０９５ 號。菩提流志 ６９３ 年譯。

６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大正藏》，第 １０９６ 號。李無諂（活躍於 ６９３—７０５

年）７００ 年譯。波侖序。

７ 《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三十卷，《大正藏》，第 １０９２ 號。菩提流志 ７０７ 年至

７０９ 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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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陀羅尼的討論見 Ｌｉｙｉｎｇ Ｋｕｏ（郭麗英），“Ｄｈｒａ"ī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ｓ”，ｉｎ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Ｃ． Ｗｏｎｇ ａｎｄ Ｇｕｓｔａｖ Ｈｅｌｄｔ，ｅｄｓ．，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ｅｖ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牶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ＮａｌａｎｄａＳｒｉｗｉｊａｙａ Ｓｅｒｉｅｓ，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Ｍａｎｏｈ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Ａｍｈｅｒｓ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
ｐ． ３７３，ｎｏｔｅ ２；另見 Ｐａｕｌ Ｃｏｐｐ，“Ｄｈｒａ"ī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ｉ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Ｏｒｚｅｃｈ，Ｈｅｎｒｉｋ Ｈ． Ｓｒｅｎｓｅｎ，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ｙｎｅ，ｅｄｓ．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ｎｔｒａ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Ｌｅｉｄｅｎ：Ｅ． Ｊ． 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０，ｐｐ． １７７ １８０．

此陀羅尼經其中有兩段已翻成英文，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Ｏｒｚｅｃｈ，“Ｐｕｋｕｎｇ ｐａｓｏ ｔｏｌｏｎｉ ｔｚｕｔｓａｉ ｗａｎｇ ｃｈｏｕ
ｃｈｉｎｇ”，ｉｎ 梅維恒（Ｖｉｃｔｏｒ Ｈ． Ｍａｉｒ），ｅｄ．，Ｔｈｅ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 １１６ １２０．另外，瑪利亞·瑞絲哈比託（Ｍａｒｉａ ＲｅｉｓＨａｂｉｔｏ）把寶思惟譯《不空羂
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全文翻譯成英文及作出研究：“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ｎｏ． １１，１９９９，ｐｐ． ３９ ６７．



８ 《不空羂索毗盧遮那佛大灌頂光真言》，《大正藏》，第 １００２ 號。不空

（７０５—７７４ 年）譯。

９ 《佛説不空羂索陀羅尼儀軌經》，《大正藏》，第 １００２ 號。不空譯。

１０ 《佛説聖觀自在菩薩不空王袐密心陀羅尼經》，《大正藏》，第 １０９９ 號。施

護（活躍於 ９８２—１０１７ 年）譯。

１１ 《佛説陀羅尼集經》，《大正藏》，第 ９０１ 號。阿地瞿多（活躍於 ６３３—６５４

年）６５４ 年漢譯本〔１〕。

１２ 《佛説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大正藏》，第 １１６９ 號。

法賢（天息災，活躍於 ９７４—１０００ 年）譯。

不空羂索觀音的主要法器爲羂索，用以拯救諸有情。有關不空羂索觀音的陀羅尼

經描述菩薩在普陀洛迦山大宫殿中傳授陀羅尼，宣揚誦咒與相關儀軌的功效，包括得現

世二十種功德及臨終八種利益；除疫病、厄難災障如水、火、刀劍、毒藥、盜賊、怨敵、鬼神

等禍患；又保證壽命無量、滅諸煩惱、往生極樂世界等利益〔２〕。經文又描述供養不空羂

索觀音的步驟，包括營造道場的過程，及造像的圖像特徵。不空羂索觀音是變化觀音之

一，與其他變化觀音一樣，菩薩手持蓮莖、念珠或淨瓶，頂戴一小尊阿彌陀化佛。其特殊

之處則在於以羂索爲法器，另肩披鹿皮衣（詳見下文）。

要瞭解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如何在中國萌芽、流行，以及於 ８ 世紀初傳入日本，關係第

２至第 ７種譯本。此六種文本譯自兩個不同的梵文本：闍那崛多、玄奘與菩提流志譯本同

屬一梵文本（即上文第 ２、３、５種及第 ７種卷一）；寶思惟與李無諂的譯本屬另一梵文本（即

上文第 ４及 ６種）〔３〕。比較兩個系統的譯本，後者在陀羅尼咒的描述方面篇幅較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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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戴維遜（Ｒｏｎａｌ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近期對密教儀軌的研究（包括與不空羂索觀音相關的儀軌）見：“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Ｕｓ"ī#ａ Ａｂｈｉ#ｅｋａ Ｒｉｔｅ ｉｎ Ａｔｉｋū$ａｓ Ｄｈｒａ"īｓａ#ｇｒａｈａ”，ｉｎ Ｉｓｔｖａｎ Ｋｅｕｌ，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Ｔａｎｔｒａ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２，ｐｐ． ７７ ９７．

于君方列舉所有有關觀音信仰的文本，見：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 ３１ ９１． 瑞絲哈比託指出陀羅尼經所列供養不空羂索觀音而得到的現世利益與
供養十一面觀音（最先成立的變化觀音）所得的利益相類似，可見後者對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形成的影響，見瑞絲哈

比託氏著“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ｐｐ． ３９ ４３．
富安敦，“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Ｋａｓｈｍｉｒｉ 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ｈａｒａｎｉ Ｓｕｔｒａ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ｓｖａｒａ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ｆａｉｌｉｎｇ Ｒｏｐ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ｂｙ Ｍａｎｉｃｉｎｔａｎａ （ｄ． ７２１）”，ｉｎ Ｇｕ Ｃｈｅｎｇｍｅｉ，ｅ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Ｘｉｎｚｈｕ，
Ｔａｉｗａｎ：Ｃｈｕｅｆｅｎｇ，２００６，ｐｐ． １３ ２８；彭金章《敦煌不空羂索觀音經變研究》，《敦煌研究》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１—２４ 頁。
菩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第 ７ 種）涵蓋發展完善的密教系統，並經過後代編修，見長部和雄《唐代密教史雑考》，東
京：溪水社，１９７１ 年；１９９０ 年再版，３９—４０ 頁。



更詳盡地描述誦咒及相關密教儀軌的功效。可以推斷，後者僅作有限度流通〔１〕。

“不空”，即“不落空”。羂索，即索繩。不空羂索觀音，即手持不落空的索繩的觀

音。上文所有漢譯本的題目，皆點明“不空羂索”；又帶有“咒”、“神咒”、“陀羅尼”等字

詞，説明漢譯本是有關不空羂索觀音的陀羅尼的經文〔２〕。菩提流志譯本（上文第 ７

種）與不空譯本（上文第 ８ 種）則以“真言”與“真言經”入題目（又 １０ 世紀施護譯本［上

文第 １０ 種］，題目見“秘密”一詞）。入唐僧空海（７７４—８３５）是日本真言宗的創立人，他

對後期日本密教的發展影響尤大。空海所鼓吹之教理識别純密與雜密之分，因此後來

研究佛教的學者亦著重陀羅尼與真言的分别〔３〕。然而，在 ７ 世紀至 ８ 世紀初陀羅尼經

傳入中國以及在 ８ 世紀再傳至日本的時候（則空海自唐回日之前），此兩者的分别的重

要性並不清楚。不過，有些蛛絲馬跡可證明寶思惟與李無諂的譯本被視爲具有秘密的

性質〔４〕。寶思惟譯本題爲《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咒經》，自在王指觀世音菩薩，其名

源自 Ｉ!ｖａｒａｒｊａ，是印度神濕婆 % ｉｖａ 的别稱。譯本亦言不空羂索似大自在天 Ｍａｈｅ!ｖａｒａ

（或譯作摩醯首羅天，濕婆的另一稱謂），可證濕婆教對不空羂索信仰成立的影響。最

近戴維遜（Ｒｏｎａｌ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有關早期佛教密宗儀式的研究指出，密教經典所描述的儀

軌———灌頂（ａｂｈｉ$ｅｋａｓ）、護摩（ｈｏｍａ）、曼荼羅（ｍａ"%ａｌａｓ）、手印（ｍｕｄｒｓ）、真言

（ｍａｎｔｒａｓ）———可推斷是由場所的神聖化儀式與皇室的加冕禮神聖化（出自濕婆教

%ａｉｖａ與毗濕奴教 Ｖａｉ#"ａｖａ的傳統）相糅合，並演變成佛教密宗的陀羅尼法門〔５〕。戴維

遜指出，菩提流志譯三十卷本《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是兩部瞭解佛教密宗的重要文獻

之一（《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ｍａｈｋａｌｐａｒｊａ，三分之二見於梵文手稿）；另一部爲

阿地瞿多譯《佛説陀羅尼集經》（《大正藏》９０１ 號；Ｄｈｒａ"īｓａ#ｇｒａｈａ，上文編號第 １１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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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富安敦，“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ｐｐ． １７ ２２．
探討關於密教各種修行法門，如陀羅尼咒、真言、手印、曼荼羅、灌頂、護摩等，見近期的研究：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Ｏｒｚｅｃｈ，Ｈｅｎｒｉｋ Ｈ． Ｓｒｅｎｓｅｎ，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ｙｎｅ，ｅｄｓ．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ｎｔｒａ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Ｒｙūｉｃｈｉ Ａｂé，Ｔｈｅ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ｎｔｒａ：Ｋūｋ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 ５ 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 Ｐａｙ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 Ｐａｙｎｅ，ｅｄ． Ｔａｎｔ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Ｂｏｓｔｏｎ：Ｗｉｓｄｏ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６，ｐｐ． １４ １６．

瑞絲哈比託指出，寶思惟譯本卷 ９ 唤起墓中尸體之成就法、卷十采數百婇女之成就法，與中土道德觀相
背，即爲漢文譯本通常會删除的段落，見：“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ｐｐ． ５５ ５７．

戴維遜，“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Ｕｓ"ī#ａ Ａｂｈｉ#ｅｋ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Ｏｒｚｅｃｈ，“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Ａｂｈｉ#ｅｋ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Ｗｏｒｌｄ，３ｒｄ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 １１（２０１１），ｐｐ． １１３ １２８．



《不空羂索觀音陀羅尼經》收入其中）〔１〕。

第 ２ 與第 ３ 種譯本以外，其餘譯本皆成於 ６９３—７０９ 年的一段短時間内。其時武后

當政（武曌，６２４—７０５，６８４—７０５ 年持政），可見她對不空羂索觀音之重視。譯者多是居

於洛陽的外國僧侣，對傳播唐代佛教中的密教元素至爲重要，因此當時的佛教被稱爲

“武后之密教”〔２〕。這批外國僧侣包括寶思惟、李無諂與慧智〔３〕。寶思惟是北印度迦

濕密羅國人，又稱三藏大師，善無畏認爲他是最重要的密宗大師。李無諂是婆羅門而非

僧人，是北印度嵐波國（今阿富汗拉格曼省）的遣唐代表。他的譯本（《大正藏》第 １０９６

號）由波侖撰序。波侖提及與當時唐京高僧共同邀請李無諂翻譯梵本。或可推斷此譯

本實與失佚的隋朝漢譯本相同〔４〕。新羅國（公元前 ５７ 年至 ９３５ 年）僧明曉亦提出翻譯

真言的請求，謂新羅國“遠觀唐化”，冀能“使彼邊維同聞秘教”〔５〕。至於菩提流志則來

自南印，６８３ 年中國派遣使者至遮婁其（Ｃｈａｌｕｋｙａ）王廷邀請菩提流志訪唐；６９３ 年他從

海路抵達中國，參與梵文翻譯，包括多本陀羅尼經的翻譯。

出生於中國的印度僧人慧智———婆門使節之子———於 ６９３ 年觀唐京佛寺壁畫後，

撰《贊觀世音菩薩頌》〔６〕。頌文原爲梵文，慧智又撰有中譯，收《大藏經》１０５２ 號。頌文

段一描述慧智所見壁畫，自“伊尼鹿彩覆其肩”一句，可知壁畫所畫菩薩爲不空羂索觀

音，是此菩薩像首度出現中土的文字記録〔７〕。慧智居於洛陽佛授記寺（武后當政之前

及之後稱敬愛寺），是武后當政時期最重要的翻譯中心之一。《贊觀世音菩薩頌》末段

是贊辭，稱武后爲“聖神皇帝陛下”，“善轉金輪”（６９３—６９４ 年，武后加尊號“金輪聖神

皇帝”）。事實上，有數種漢譯佛典與推進武后政權合法有關，譬如《佛説寶雨經》，而慧

智則有份參與。意大利學者富安敦（Ａｎｔｏｎｉｎｏ Ｆｏｒｔｅ）指出，慧智先以梵文撰頌文，再翻譯

成中文，在於表現武后是當時佛教界的領袖：“佛教徒對不空羂索觀音信仰的想法，應

·１２·

不空羂索觀音新探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戴維遜認爲這兩本佛經成於 ７ 世紀後半，而且是現存最長幅的密教經典，見：“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Ｕｓ"ī#ａ Ａｂｈｉ#ｅｋａ”，ｐｐ． ７９ ８３．

長部和雄《唐宋密教史論考》，神户女子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１９８２ 年，１—３３ 頁。
富安敦，“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ｔｒｉｃ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ｉｃｉｎｔａｎａ （Ｐａｏｓｓｕｗｅｉ：？ ７２１ Ａ． Ｄ．）ｆｒｏｍ Ｋａｓｈｍｉｒ

ｏｆ ｈｉ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ｓ”，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３４，ｎｏｓ． １ ３ （１９８４），ｐｐ． ３０１ ３４５；同作者，“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
富安敦，“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ｐｐ． １６ ２０．
富安敦，“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ｐｐ． １６ ２０．明曉的要求見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録》（８００），《大正藏》２１５７ 號，第

５５ 册，８６６ 頁 ｃ２０ ８６７ 頁 ａ１。
《大正藏》１０５２ 號；有關慧智的討論見富安敦，“Ｈｕｉｃｈｉｈ （ｆｌ． ６７６ ７０３ Ａ． Ｄ．），ａ Ｂｒａｈｍｉｎ Ｂｏｒ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ｎａｌｉ ｄｅｌｌＩｓｔｉｔｕｔ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ｄｉ Ｎａｐｏｌｉ ４５，１９８５，ｐｐ． １０５ １３４．
《大正藏》１０５２ 號，第 ２０ 册，６７ 頁 ｂ０４。瑞絲哈比託指出慧智的頌詩提到菩薩頸戴龍形瓔珞，唯一述及

此特徵的只有寶思惟的譯本，“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ｐ． ４８．



該與皇權、轉輪王的思想相關，繼而鼓吹菩薩能保護國家的神力。壁畫與慧智的頌文，

可印證此幾者間的聯繫，即於武后稱帝後加尊號爲‘金輪聖神皇帝’之同時，在佛教界

發生回響。”〔１〕瑪利亞·瑞絲哈比託注意到，寶思惟的譯本提及習佛者可以成爲轉輪

王，及爲王者需執行灌頂儀式〔２〕。戴維遜亦指出，《不空羂索觀音陀羅尼經》所列舉的

灌頂儀式，包括可以平息國家動亂的淨化儀式，正合統治者意〔３〕。

對武后而言，佛教是鞏固其政治地位及政權合法性的工具。佛僧宣廣武后爲佛王、

轉輪王，及彌勒佛的化身〔４〕。又武后推動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及其他變化觀音———特别

是十一面觀音與千手觀音———的傳播，意在借其神力保衛國家。變化觀音往往有多手

多臂，有時被稱密教觀音。所謂密教，乃取其寬廣的定義，並不介入何謂“密教”以及

“雜密”與“純密”之分的論爭〔５〕。武后贊助華嚴經的教義，將盧舍那佛置於佛教宇宙

的中心，也是本於此理：意在鞏固國家的意識型態。半世紀後此信仰系統在日本東大

寺的造像規劃得到體現〔６〕。

７—８ 世紀，日本與唐朝交流密切，經常派遣使者學習唐文化。伴隨遣唐使的留學

僧，多留守唐京習佛，並將佛經與造像帶回日本。當時有名的留學僧包括有道昭（他曾

隨玄奘習佛）、道慈及玄昉；後者於 ７３６ 年回日時攜約五千佛經，據稱是唐玄宗（７１２—

７２６ 年在位）饋贈之物〔７〕。可見，密切的交流使日本對唐代佛教與佛教藝術的發展可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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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富安敦，“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ｐｐ． ２３ ２４．
寶思惟及李無諂譯本提到轉輪聖王（《大正藏》１０９７ 號，第 ２０ 册，４２６ 頁 ａ２２；及 １０９６ 號，第 ２０ 册，４１３ 頁

ｃ２３）；瑞絲哈比託，“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ｐ． ５０，ｐ． ５７，及她所翻译王者的如坛法，ｐｐ． ５８ ６３．
戴維遜指出這些儀軌與後來密教用於傳承的灌頂儀軌相異；他所舉引文出自 Ｒ． Ｏ． Ｍｅｉｓｅｚｈａｌ，“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ｈ&ｄａｙａｄｈｒａ"ī牶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ａｎｓｋｒｉｔ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ｕｎｊ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Ｎｉｐｐｏｎｉｃａ １７，ｎｏ． １ ／ ４，１９６２，ｐ． ３２５；見戴維遜，“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Ｕｓ"ī#ａ Ａｂｈｉ#ｅｋａ Ｒｉｔｅ”，ｐｐ． ８７ ８８．

富安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ａｐｏｌｉ：Ｉｓｔｉｔｕ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ｅｍｉｎａｒｉｏ ｄｉ Ｓｔｕｄｉ Ａｓｉａｔｉｃｉ，１９７６，１ｓｔ ｅｄ．；Ｋｙｏｔｏ：Ｓｃｕｌａ Ｉｔｌｉａｎａ ｄｉ Ｓｔｕｄｉ ｓｕｌｌ Ａｓｉａ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２００５，２ｎｄ ｅｄ． ．

Ｐａｙ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ｂé，Ｔｈｅ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Ｍａｎｔｒａ，ｐｐ． １５２ １５４． 另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 Ｏｒｚｅｃｈ，“Ｔｈｅ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ａｎｔｒ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Ｉｓｔｖａｎ Ｋｅｕｌ，ｅ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Ｔａｎｔｒａ ｉ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Ｂｅ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２，ｐｐ． ３０３ ３２８．

見拙稿，“Ｅａｒ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華學》９ （２００８），１６９７—１７１９ 頁；及“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Ａｖａｔａ&ｓａｋ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Ｗｕ ａｎｄ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Ｓｈōｍｕ ／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Ｋōｍｙō”，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ｍｅｌｌｏ，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Ｇｉｒａｒｄ ａｎｄ Ｉｍｒｅ Ｈａｍａｒ，ｅｄｓ．，Ａｖａｔａ#ｓａｋ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ｕａｙａｎ，Ｋｅｇｏｎ，Ｆｌｏｗｅｒ Ｏｒｎａｍｅｎ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
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１２，ｐｐ． ２２３ ２６０．

日本歷史記載 ５０００ 多種佛經顯然是誇大之詞，見山下有美《正倉院文書と寫経所の研究》，東京：吉川
弘文館，１９９９ 年，４２３ 頁；上川通夫《日本中世仏教史料論》，東京：吉川弘文館，２００８ 年，１１０—１２ 頁。感 （轉下頁）



謂亦步亦趨。一項研究奈良朝流通佛經的成果顯示，有關不空羂索觀音的陀羅尼經在

７３０ 年後開始在日本流通〔１〕〔１〕。第一組譯本———闍那崛多、玄奘與寶思惟譯本———於

７３７ 年、７３８ 年與 ８３９ 年流通。這些譯本於短時間内大量出現，或與玄昉所攜回的佛經

有關。第二組譯本———李無諂與菩提流志三十卷譯本———亦分别於 ７４７ 年及 ７５３ 年開

始流通。菩提流志三十卷譯本明顯具有密宗的修煉法，是以有學者認爲該譯本在 ７０７

至 ７０９ 年譯完後經過修改〔２〕。不過，此譯本在 ７４０ 年代已在日本流通，故 ７４０ 年可視

爲此譯本或修訂本的下限。

圖 像 要 項

上文所列有關不空羂索觀音陀羅尼經的漢譯本，内容描述供養菩薩之儀軌，包括如

何造像、設壇，或作曼荼羅〔３〕。不空羂索觀音像可坐可立，具四或六臂（或更多），一面

或多面，手持種種法器（包括羂索），肩披鹿皮。研究現存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實物的

圖像似乎是對文獻的自由演繹〔４〕。

漢譯本有關不空羂索觀音像的描述，見附表一（頂冠戴阿彌陀化佛之特徵見諸各

變化觀音，不包括在内）。上文已提及，漢譯本依自兩種梵文本：闍那崛多（《大正藏》

１０９３ 號）、玄奘（１０９４ 號）與菩提流志的譯本（１０９５ 號，及 １０９２ 號卷一）屬一種（菩提流

志 １０９２ 號譯本的其餘二十九卷，則另作别論）。不空羂索觀音多立佛像側，貌似大自在

天（Ｍａｈｅ!ｖａｒａ，印度教濕婆 % ｉｖａ 的俗稱）。龍樹（約 ２—３ 世紀）撰《大智度論》中，謂摩

醯首羅天（即大自在天）有三眼八臂〔５〕。日本三月堂的不空羂索觀音像或許本於此描

述（見圖一，及下文討論）。又，此四譯本描述的不空羂索關音左肩皆披鹿皮。而吠陀

Ｖｅｄｉｃ教的護摩（ｈｏｍａ）火供儀式中，即以蘇摩（Ｓｏｍａ，一種神聖的植物）作爲供物，負責

儀式的祭司往往坐黑鹿皮上（鹿須完美無瑕，有角有蹄），或行走時披肩上〔６〕。從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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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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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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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謝 Ｂｒｙａｎ Ｄ． Ｌｏｗｅ的提示。
石田茂作《寫經より見たる奈良朝佛教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８３—９０ 頁。
長部和雄《唐宋密教史論考》，３９—４０ 頁。
關於陀羅尼經中的各種儀軌類型，近代學者作了更縝密的討論，見 Ｋｏ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Ｔｈｅ Ａｌｌ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Ｍａ"'ａｌ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Ａｔｉｋū$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Ｄｈｒａ"ī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ｓ：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Ｒｉｔｕ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 ２９８，ｎｏ． ２ （２０１０），ｐｐ． ３８９ ４２０；戴維遜，“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Ｕｓ"ī#ａ Ａｂｈｉ#ｅｋａ Ｒｉｔｅ”．

彭金章《敦煌不空羂索觀音經變研究》一文對敦煌所有的例子有詳盡的分析。

鳩摩羅什（約 ３４４—４１３）譯，《大正藏》１５０９ 號，第 ２５ 册，７３ 頁 ａ６—７。
Ｆｒｉｔｓ Ｓｔａａｌ，Ａｇｎｉ：ｔｈｅ Ｖｅｄｉｃ Ｒｉｔ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ｅ Ａｌｔａｒ，２ ｖｏｌ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Ｃａｌｉｆｏｎｉａ：Ａｓｉ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ｖｏｌ． １，ｐ． ２０３．



在天與肩被鹿皮兩點可知，吠陀教對不空羂索觀音圖像發展的影響。中國以外，濕婆信

仰其後亦對東南亞與尼泊爾影響甚大。

寶思惟與李無諂譯本（分别是《大正藏》１０９７、１０９６ 號），則譯自另一種梵文本。不

空羂索觀音爲立像，三眼、四臂，身披鹿皮。三手分别執持蓮華、淨瓶、念珠，又有一手施

無畏印。旁伴有瞋怒的大威徳明王。

菩提流志三十卷本《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儼然自成一體系：

不空羂索觀音形象與其眷屬的組合俱描述細緻（見圖 １）。不空羂索觀音多爲畫像，亦

有金、銀造像，像内或藏舍利。不空羂索觀音多結迦趺坐。卷一之外，另只有一段落提

到身披鹿皮的特徵。菩薩一般具三頭（有一例爲十一面），主面有三眼；四或六臂（或多

至十、十八、三十二臂）；持物除常見的蓮莖、念珠或淨瓶外，常提及不空的羂索及經書。

另外，法器與兵器如三叉戟、勾、斧等亦有提及。施無畏印也是常見的手印，並兩次描述

伸出的手掌五指流出七寶或甘露（詳見下述）。

菩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也描述不空羂索觀音曼荼羅，包括眷屬的組合及其佈置。

以卷八爲例，稱此曼荼羅“不空羂索觀音補陀洛山寶宫殿會”〔１〕。宫殿在補陀洛山

（Ｍｔ． Ｐｏｔａｌａ；或補陀洛迦山 Ｍｔ． Ｐｏｔａｌａｋａ）上（經文稱補陀洛山的面貌有時如同須彌山），

山下是大海。不空羂索觀音身旁的眷屬有度母（Ｔｒ）、毗具胝（Ｂｈ(ｋｕｔī）、明王（意爲智

慧王，是瞋怒相的守護神），及其他密教菩薩。又往往伴有一對羅刹女（青身，六臂，身

繫蛇飾件，首冠髑髏）與度底使者（青身，瞋怒，狗牙上出，八臂，首戴髑髏）。此外還有

持真言者，負責保存陀羅尼，亦多伴不空羂索觀音座旁。座下置天部衆而座上則飾日

月。密教的五方佛如阿彌陀佛與釋迦牟尼佛被安排在頂部，龍王則處底部的海洋中

（此應爲敦煌壁畫的經典依據，詳見下文）。

不空譯本（《大正藏》１０９８ 號）有關不空羂索觀音的描述從簡：貌似大自在天，頭冠

飾阿彌陀化佛，披鹿皮衣，執持種種法器。卷二提到不空羂索觀音的眷屬包括所有的天

龍八部衆，以及日天、月天、二十八星宿。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舉的漢譯本無一提及八臂的不空羂索觀音（與東亞、東南亞

常見的造像實物大相徑庭），雖然若干譯本提到不空羂索觀音貌似大自在天（三面八

臂）。惟 １０ 世紀法賢譯《佛説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本》（《大正藏》

１１６９ 號）中的不空羂索觀音有四面八臂，以鹿皮爲天衣，虎皮纏腰。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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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以外，耶揭唎婆（Ｈａｙａｇｒīｖａ；或稱馬頭觀音）———另一種變化觀音———往往描

述爲面目瞋怒的脅侍。但早期的漢譯本卻未提及耶揭唎婆伴隨不空羂索觀音。林洛夫

（Ｒ． Ｌｉｎｒｏｔｈｅ）指出，寶思惟與李無諂譯本言及四臂四長牙的不空羂索咒王，應是馬頭觀

音的原型〔１〕。菩提流志三十卷譯本，亦有面目瞋怒的脅侍，稱不空羂索奮怒王：四臂，

持索，執鉤，手捧寶華盤。除了作爲不空羂索的脅侍，耶揭唎婆也是菩薩的尊號之

一〔２〕。一段曼荼羅的描述以不空羂索觀音居中，南面爲度母，北面爲白身觀世音母，西

面爲耶揭唎婆，東面則爲毗俱胝（卷 ２５；見附表 １）。檢閲不空其他的譯經本，耶揭唎婆

見於手印之名與陀羅尼，譬如《馬頭明王鉤印》、《馬頭明王真言》〔３〕。這些密教神祇多

數是擬人化的陀羅尼；密教注重儀軌和修行，因而促成密教神祇的衍生。

南亞初期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

由之前的討論可知，不空羂索觀音的圖像特徵，在許多 ８世紀中期以前翻譯成漢文的

陀羅尼經中，已有詳細的描述，而且，其從屬們的位置，也被描述成類似曼荼羅的結構（其

中以《大正藏》１０９２號爲最）。然而，東亞最早期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並不符合以上這些經

典的描述。反而是在南亞，即使没有早於 １２世紀的經典留存下來，不空羂索觀音的造像表

現卻與這些漢文經典的描述更爲相似。以下筆者將檢驗幾個南亞初期的造像以兹證明。

當 Ｐｒａｔａｐａｄｉｔｙａ Ｐａｌ在 １９６６ 年撰寫其關於不空羂索觀音的論文時，他特别提出，不

空羂索觀音的信仰早已流行於印度之外的地區，如喜馬拉雅山區、爪哇、中國與日本，但

卻未能辨識出任何屬於印度本土的不空羂索觀音像〔４〕。辨識的困難，主要由於造像的

圖像與經典描述並不吻合，尤其是收録各種本尊成就法的《成就法鬘（Ｓｄｈａｎａｍｌ）》，

其所述的儀軌與現存的造像並不吻合。造像圖像和經典不吻合的問題，是因爲留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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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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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１０９７ 號，第 ２０ 册，４２８ 頁 ａ１９—２２；《大正藏》１０９６ 號，第 ２０ 册，４１５ 頁 ｃ３—５。
林洛夫（Ｒｏｂｅｒｔ Ｎ． Ｌｉｎｒｏｔｈｅ），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Ｗｒａｔｈｆｕｌ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Ｌｏｎｄｏｎ：Ｓｅｒｉｎｄｉａ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９，ｐｐ． ８８ ８９．
《大正藏》１０５６ 號，第 ２０ 册，７５ 頁 ｃ１２、８１ 頁 ｂ１５，此經屬於千手千眼觀音儀軌。
Ｐｒａｔａｐａｄｉｔｙａ Ｐａｌ，“Ｔｈｅ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Ｌｏｋｅ!ｖａｒａ Ｉ”，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ｔ ２２，ｎｏ． ４（１９６６），ｐｐ． ２３４

２３９． 進一步討論印度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可見 Ｐｒａｔａｐａｄｉｔｙａ Ｐａｌ，“Ｔｈｅ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Ｌｏｋｅ!ｖａｒａ ＩＩ”，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ｔ ２３，ｎｏ． １（１９６７），ｐｐ． ２１ ２８；Ｒ． Ｏ． Ｍｅｉｓｅｚｈａｌ，“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Ｓｏｍｅ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ｊｒａｙｎ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２６ （１９６７），ｐｐ． ４５５ ５０５；Ｊａｎｉｃｅ Ｌｅｏｓｈｋｏ，“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ｉｎ
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ｔ”，ｉｎ Ａ． Ｋ． Ｎａｒａｉｎ，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Ｂｏｏｋｓ Ｉｎｄｉａ，１９８５，ｐｐ． １２８
１３９． 最大一批印度造像，是印度東部勒德納吉里（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地區發現的一批 ８—１０ 世紀造像，參考 Ｎａｎｃｙ Ｈｏｃｋ （或
名 Ｎａｎｃｙ Ｔｉｎｇｌｅ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Ｓｅｖｅｎｔ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ＰｈＤ． ｄｉ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９８７．



來最早的印度儀軌，約寫成於 １２ 世紀，但現存的造像，卻製作於其先〔１〕。即使如此，梵

文和藏文的文本仍然提供了較晚時期造像的比對依據〔２〕。一份常被引用的特别儀軌

是由喀什米爾導師 %ｋｙａ!ｒｉｂｈａｄｒａ（１１２７—１２２５）所寫。他曾前往北印度，在旅訪菩提迦

葉（Ｂｏｄｈ Ｇａｙ）時目睹一尊八臂不空羂索觀音像，由四位眷屬脅侍。這份儀軌可能寫於

１２ 世紀末，稍後，由於回教徒入侵，許多佛教僧侣被迫逃向尼泊爾與西藏。這份經典因

此被譯爲藏文，並在藏文大藏經中被保存下來。此外，Ｍｅｉｓｅｚａｈｌ 曾研究梵文與藏文數

種不空羂索觀音陀羅尼經的版本，它們的内容與早期的漢文譯本相符〔３〕。因爲這些早

期的漢文譯本也是從梵文翻譯而來，可推知 ７ 世紀之前印度應已有有關不空羂索觀音

的梵文經典的流傳。

雖然造像和經典描述難以吻合，許多學者仍嘗試將幾個印度及東南亞的造像，特别

是雕造於印度帕拉時期（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約 ７００—１２００）的造像定名爲不空羂索觀音〔４〕。

近代藝術史家認爲，羂索（ｐ!ａ）是此位觀音的標誌，伴隨特定的脅侍———如度母

（Ｔｒ）、毘俱胝（Ｂｈ(ｋｕｔī）、馬頭明王（Ｈａｙａｇｒīｖａ）及善財童子（Ｓｕｄｈａｎａｋｕｍｒａ）———正是

依照 %ｋｙａ!ｒｉｂｈａｄｒａ 版本儀軌的描述。在早期的漢文譯本之中，只有菩提流志的譯本

（《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提及羂索，其餘譯本（《大正藏》１０９３—９７ 號）皆未提及（見附表 １）。

然而，所有的譯本都使用了這位觀音的稱號爲標題〔５〕。

印度東部奥里薩（Ｏｒｉｓｓａ）省的勒德納吉里（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地區，有座寺院興盛於 ７—１３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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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ｅｏｓｈｋｏ 指出研究圖像時采用歷史錯置的方法的陷阱，見“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ｉｎ 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ｔ”．
見 Ｍｅｉｓｅｚｈａｌ，“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ｈ&ｄａｙａｄｈｒａ"ī”；及同作者，“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Ｓｏｍｅ Ｎｅｐａｌｅｓ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Ｖａｊｒａｙｎ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ｏｍａｓ Ｅ．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ｉｓｓａ． ２ ｖｏｌｓ．，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Ｉｎｄｉｒａ Ｇａｎｄｈ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ｒｔｓ ＆ Ａｂｈｉｎａｖ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１．，ｖｏｌ． １，ｐｐ． ２００ ２０２；Ｊ． Ａ．
Ｓｃｈｏｔｅｒｍａｎ，“Ａ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Ｓｄｈａｎａ；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ａｔｕ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ｄｉ Ｊａｇｏ”，ｉｎ Ｍａｒｉｊｋｅ Ｋ．
Ｋｌｏｋｋ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Ｌｕｎｓｉｎｇｈ Ｓｃｈｅｕｒｌｅｅｒ，ｅ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Ｌｅｉｄｅｎ：ＫＩＴＬＶ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 １５４ １７７．

Ｍｅｉｓｅｚｈａｌ，“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ｈ&ｄａｙａｄｈｒａ"ī”．
Ｄｅｂａｌａ Ｍｉｔｒａ，“Ｔｗｅｌｖｅａｒｍｅｄ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ｉｎ Ｄｅｂｉｐｒａｓａｄ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ｅ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Ｎｉｈａｒｒａｎｊａｎ Ｒａｙ，Ｃａｌｃｕｔｔａ：Ｋ． Ｐ． Ｂａｇｃｈｉ ＆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８，ｐｐ． １６９ １８６；Ｌｅｏｓｈｋｏ，“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ｉｎ 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ｔ”；Ｈｏｃｋ，“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森雅秀《ィン
ドの不空羂索観音像》，《仏教芸術》２００２ 年，４３—６７ 頁；以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ｏｌｇｙ 的論文，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ｏｌｏｇｙ １１
（２００１）：宫治昭《観音菩薩像の成立と展開 — ィンドお中心に》，１３—５２ 頁；佐久間留理子《ィンドにおける変化
観音像》，５３—７２ 頁，及朴亨國《東南アジアの変化観音について》，７４—８８ 頁。

羂索不僅作爲不空羂索觀音的標誌，Ｍｅｖｉｓｓｅｎ在他對女身菩薩大隨求菩薩（Ｍａｈｐｒａｔｉｓａｒ）的討論中，指
出在 ８—１０ 世紀之間，羂索是八臂大隨求菩薩造像的標誌之一，見 Ｇｅｒｄ Ｊ． Ｒ． Ｍｅｖｉｓｓｅｎ，“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ａｈｐｒａｔｉｓａｒ ｉｎ
Ｂｅｎｇａｌ：Ｔｈｅｉｒ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ｉ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Ｊａｖａｎｅｓ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ｍａｇ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ｎｇａｌ Ａｒｔ，Ｖｏｌ． ４
（１９９９），ｐｐ． ９９ １２９．



世紀，在此處發現了一批造像，或許是不空羂索觀音的起源〔１〕。這批造像皆有四臂，其

中三臂持羂索、念珠、水瓶與蓮花，而右側下臂皆作與願印（ｖａｒａｄａ ｍｕｄｒ）。其中一尊

代表性的造像，約雕造於 ８ 世紀，一般被認爲是印度現存最早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之一

（圖 ２）。菩薩的脅侍羣，包括左下方的女性神祇度母，以及右下方四臂的毘俱胝。主尊

的上方爲兩身小的五方佛，其一爲阿彌陀佛。不空羂索觀音的前額清楚可見其第三隻

眼。另一件稍晚的勒德納吉里造像，約雕造於 ９ 世紀，其脅侍包括了觀音的憤怒身———

馬頭明王〔２〕。許多同地區發現的不空羂索觀音像都以馬頭明王作爲脅侍，這是其他印

度東部的例子所没有的特色〔３〕。在此例中，尺寸相對稍大的馬頭明王，左上臂同樣手

持著不空羂索。上方則爲兩位五方佛：阿彌陀佛與阿閦佛（Ａｋ#ｏｂｈｙａ）。此外值得注意

的是，勒德納吉里地區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並不披鹿皮。

　

圖 ２　 不空羂索觀音碑像（頂部失佚），印度奥
里 薩 （Ｏｒｉｓｓａ ）省 勒 德 納 吉 里

（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出土，印度帕拉時期（約
７００—１２００），約 ８ 世紀，高 １９１． ８ 釐米，
取自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ｉｓｓａ，ｆｉｇ． ２５２．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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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Ｈｏｃｋ，“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ｐｐ． ７０ ８９；這批造像的圖片可見於 Ｄｅｂａｌａ
Ｍｉｔｒａ，Ｒａｔｎａｇｉｒｉ，１９５８ １９６１． ２ ｖｏｌｓ，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１９８１，ｖｏｌ． ２，但是此書作者並未將之
辨識爲不空羂索觀音。

林洛夫，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ｆｉｇ． ７０．
馬頭明王的討論見林洛夫，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ｐｐ． ８５ １３０．



圖 ３　 不空羂索觀音碑像，印
度比哈爾（Ｂｉｈａｒ）省庫
爾基哈爾（Ｋｕｒｋｉｈｒ）
出土，印度帕拉時期

（約 ７００—１２００），約 ９
世紀，高 ９２ 釐米，印度
加爾各答博物館藏，取

自肥塚隆及宫治昭編

《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卷 １４，第二
册，圖版 ５２。

Ｊａｎｉｃｅ Ｌｅｏｓｈｋｏ曾辨認一批比哈爾（Ｂｉｈｒ）省庫爾基

哈爾（Ｋｕｒｋｉｈｒ）地區的六臂造像，指其亦可能爲不空羂索

觀音〔１〕。其中一尊 ９ 世紀的坐像，一手作説法印（ｖｉｔａｒｋａ

ｍｕｄｒ），其餘手持念珠、蓮花和羂索（圖 ３）〔２〕。另一個

不空羂索觀音的圖像特徵———鹿皮———清晰地披過胸

前。Ｌｅｏｓｈｋｏ和其他學者一樣，認爲羂索是不空羂索觀音

的標誌，其他持物和手印則與觀音的其他變化身共通。

有些不空羂索觀音亦持寶珠，此乃如意輪觀音

（Ｃｉｎｔｍａ"ｉｃａｋｒａ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的主要持物〔３〕。Ｌｅｏｓｈｋｏ

提到，伽葉（Ｇａｙ）地區崇奉不空羂索觀音，同時亦以祈求

祖先冥福的祖靈儀式（ｓｒｄｄｈａ）聞名。不空羂索觀音的

信仰特色，包括救度地獄中受苦的衆生（此項特質後來在

中國主要表現於千手觀音信仰中），並給予信者臨終時的

八種利益，這些特質與祖靈儀式的祈願相似，或許是造成

不空羂索觀音在此地流行的原因〔４〕。

研究印度藝術的學者們通常基於 １２ 世紀時所撰的

儀軌，將八臂造型定爲不空羂索觀音的標準型態，但是，

前述兩批帕拉時期印度東部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卻分

别爲四臂和六臂的造型，而這完全符合早期漢文譯本的

描述（見附表 １，早期漢文譯本幾乎都描述了四臂或六臂的造型，唯一提及八臂的是一

個 １０ 世紀的譯本（《大正藏》１１６９ 號）。常見的持物如蓮花、念珠、水瓶，亦合於早期漢

文譯本的描述（《大正藏》１０９３—１０９７ 號）。其餘特徵———羂索和三叉戟等武器、脅侍的

女性神祇度母和毘俱胝乃至於憤怒相的明王和其他眷屬，則全部記載於菩提流志翻譯

的三十卷譯本（《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可見，早期印度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確實與 ８ 世

紀中葉前譯出的漢文譯本有所關聯。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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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Ｌｅｏｓｈｋｏ，“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ｉｎ 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ｔ”．
肥塚隆及宫治昭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卷 １４《インド》，第 ２ 册，東京：小學館，１９９９ 年，圖

版 ５２。　
Ｌｅｏｓｈｋｏ，“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ｉｎ 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ｔ”，ｐｐ． １２８ １３２．
Ｌｅｏｓｈｋｏ，“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ｉｎ Ｐｌ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ｒｔ”，ｐｐ． １３２ １３３．



圖 ４　 十二臂觀音碑像，印度比哈
爾省那爛陀出土，印度帕拉

時期（約 ７００—１２００），約 ８
世紀，高 １７６ 釐米，那爛陀考
古博物館藏，取自肥塚隆及

宫治昭編《世界美術大全

集》，《東洋編》卷 １４，第二
册，圖版 ４４。

１９７１ 年，在那爛陀（Ｎｌａｎｄ）挖掘出一尊十二臂

觀音造像，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圖 ４）〔１〕。這尊觀音

的六隻右臂從下到上，分别作與願印、持寶珠、空手

作無畏印、持念珠、作禮敬印（ｔａｔｈｇａｔａ ｖａｎｄａｎ

ｍｕｄｒ）、持火焰。六隻左臂由下到上則分别持長頸

水甕、持果物、持羂索、持一根分七枝的棒、持書、持

蓮莖。觀音的右腿側有一瘦削的 尖 嘴 餓 鬼

（Ｓūｃīｍｕｋｈａ），餓鬼臉頰内凹，腹部鼓脹，朝上望著觀

音，並伸手承接甘露，餓鬼右側爲度母。左腿側由憤

怒相的馬頭明王及毘俱胝脅侍。餓鬼（ｐｒｅｔａｓ）乃受

苦生靈之一，餓鬼的表現標示了主尊觀音救度衆生

解脱苦難的特質。在這件造像中段，另有兩名女性

神祇脅侍，頂部爲兩位五方佛，左爲不空成就如來

（Ａｍｏｇｈａｓｉｄｄｈｉ），右爲寶生佛（Ｒａｔｎａｓａｍｂｈａｖａ）。就

造像風格而論，此件造像的製作年代應在 ８ 世紀。

Ｄｅｂａｌａ Ｍｉｔｒａ曾討論過此件造像，認爲其圖像表現與

不空羂索觀音十分相似，惜未獲得所有學者的認

同〔２〕。近期，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ＢａｕｔｚｅＰｉｃｒｏｎ 亦關注東北印

度迦葉地區一帶的六臂和十二臂“不空羂索”類型的

造像，指出這批造像與觀音扮演解救餓鬼的角色相關〔３〕。

觀音向外伸出一或兩隻手，手指發放要施予餓鬼的甘露（或金錢），這個手勢的圖

像，學者們一般認爲它的經典依據是《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Ｋｒａ"%ａｖｙūｈａ，翻譯者爲

宋初來華的印度僧侣天息災，又名法賢，見《大正藏》１０５０ 號），這部經推崇觀音菩薩爲

宇宙萬有的救度者，並尊奉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經中描述觀音菩薩“入餓鬼大

城，其中有無數百千餓鬼，口出火焰，燒燃面目，形體枯瘦，頭髮蓬亂，身毛皆豎，腹大如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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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Ｍｉｔｒａ，“Ｔｗｅｌｖｅａｒｍｅｄ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肥塚隆及宫治昭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卷 １４，圖版 ４４；
林洛夫，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ｐｐ． ９６ ９７．

Ｍｉｔｒａ，“Ｔｗｅｌｖｅａｒｍｅｄ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ＢａｕｔｚｅＰｉｃｒ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１０ （２００４），ｐｐ． ２４６ ２４７．



山，其咽如針……是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起大悲心，於十指端各各出河，又於足指亦各

出河，一一毛孔皆出大河。是諸餓鬼飲其中水，飲是水時，咽喉寬大，身相圓滿，復得種

種上味，飲食悉皆飽滿”〔１〕。經中亦提及觀音菩薩擁有千手千眼，因此具有施餓鬼圖像

特徵的多臂觀音，通常被認爲是千手千眼觀音，許多敦煌的壁畫與帛畫即符合這點。但

是，早在菩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中，有兩個段落（卷 １９ 與卷 ２５，見附表 １）已提到不空羂

索觀音的左下臂，從手指流出寶雨〔２〕。可見有關觀音施與餓鬼的文本遠比《佛説大乘

莊嚴寶王經》爲早，在 ８ 世紀初就已有漢文譯經提及觀音施餓鬼，這似乎是不空羂索觀

音和千手千眼觀音所共有的圖像。

檢驗這批 ８—９ 世紀可能是不空羂索觀音的南亞造像，皆具有四或六臂的圖像特

徵，脅侍的身份亦符合 ６ 世紀末到 ８ 世紀中葉譯出的漢文譯本之描述。更有甚者，東印

度比哈爾地區流行的不空羂索觀音信仰，顯然與當地注重爲祖靈的喪葬儀式有關，因爲

這位觀音承諾對信者臨終時加以拯救，及解救地獄中餓鬼的苦楚。

中國與日本的早期不空羂索觀音造像

如同前述，不空羂索觀音的信仰在東亞興起的狀況，與在南亞截然不同。７ 世紀末

至 ８ 世紀中葉，中日兩國的朝廷將不空羂索觀音尊奉爲護國的神祇，對它的崇奉，並與

佛教有關皇權和國家的概念緊密結合起來。陀羅尼經典中，由濕婆（%ａｉｖａ）和毗濕奴

（Ｖａｉ#"ａｖａ）傳統合并而成的皇室加冕典禮，或可解釋不空羂索觀音和皇權的隱喻關

係〔３〕。而中日早期造像的圖像表現也與同時代的印度造像有所不同。

現存的中國不空羂索觀音像，除了慧智在唐京城看到寺院壁畫的文字記述外，没有

屬於 ７ 世紀末到 ８ 世紀初的造像案例。至於其他的密教觀音，十一面觀音在 ７ 到 ８ 世

紀的中國開始盛行〔４〕，此外還有 ８ 世紀初有關千手觀音像的文字記載〔５〕。在武后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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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大正藏》１０５０ 號，第 ２０ 册，４９ 頁 ｂ３—１３；英文翻譯見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ｈｏｌｍ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Ｏ# ｍａ"ｉ
ｐａｄｍｅ ｈū#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ｒａ"%ａｖｙūｈａ Ｓūｔｒａ，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 １２３． 亦參見 Ｂａｕｔｚｅ
Ｐｉｃｒｏｎ，“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ｐ． ２４６；Ｈｉｒａｍ Ｗ．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Ｔｈｅ Ｋａｒａｎｄａｖｙｕｈａ Ｓｕｔｒａ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ｉｎ １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ｉｎ Ｐｒａｔａｐａｄｉｔｙａ Ｐａｌ，ｅ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ｕｍｂａｉ：Ｍａｒ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ｐ． ７５．

《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第 ２０ 册，３３２ 頁 ｃ１１。
戴維遜，“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ｎ Ｕｓ"ī#ａ Ａｂｈｉ#ｅｋａ Ｒｉｔｅ”；其他討論見富安敦，“Ｂｒｉｅｆ Ｎｏｔｅｓ”；瑞絲哈比

託，“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
見拙稿，“Ｅａｒ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Ｊａｐａｎ”．
智通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之序提到：“又佛授記寺有婆羅門僧達摩戰陀，（轉下頁）



治時代，鼓吹對變化觀音的崇拜，基於其具護國的神力。這樣的信仰在中日密切交流的

時代背景之下，也影響到日本的奈良朝。〔１〕

隋（５８１—６１８）至唐初，敦煌亦有多臂菩薩像的表現。在隋代窟第 ２８４窟的窟頂，描繪

有三頭八臂和三頭六臂的神像，可能代表了如濕婆神之類的印度教神祇〔１〕。而在 ７ 世紀

的第 ３４１ 窟，東壁門道上方描繪了一佛由兩位八臂菩薩脅侍的三尊像，這兩位菩薩顯然

是變化身，但其真正身份尚不明瞭〔２〕。神祇具多臂和多頭的形象彰顯了其超越人類的

神力和威能，也顯示印度教影響了佛教密宗的圖像。其證據之一，正是不空羂索觀音陀羅

尼經中，提到不空羂索觀音的形貌與大自在天（Ｍａｈｅ!ｖａｒａ，濕婆神的别名）相似〔３〕。

龍門石窟中，有一組 ７ 世紀末至 ８ 世紀初的密教造像，是武后大力支持密宗佛教的

證明〔４〕。龍門石窟擂鼓臺北洞，窟口内壁的兩側，有兩尊若 １． ５ 米高的密教觀音浮雕。

一尊爲雙臂十一面觀音，其頭部目前收藏於日本〔５〕。另一尊則爲八臂觀音〔６〕。龍門

石窟萬佛溝北崖，有千手觀音浮雕，其造作年代在 ８ 世紀前半〔７〕。在這些變化觀音之

中，十一面觀音和千手觀音是容易辨認的圖像，受到武后大力提倡而流行於中土。因

此，擂鼓臺北洞的八臂觀音，很可能是不空羂索觀音〔８〕。至於其他的變化觀音，如意輪

觀音約於 ８ 世紀中葉始變得重要，敦煌的不空羂索觀音通常與如意輪觀音成對出現。

馬頭觀音起初作爲觀音的瞋怒相脅侍，後來亦被視爲觀音的變化身之一〔９〕。准提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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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接上頁）　 　 　 　烏伐那國人也。善明悉陀羅尼呪句。常每奉制翻譯，於妙■畫一千臂菩薩像並本經呪進上。神皇令宫

女繡成或使匠人畫出，流佈天下不墜靈姿。”《大正藏》１０５７ 號，第 ２０ 册，８３ 頁 ｃ６—１１。
彭金章編《密教畫卷》，收入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全集》第 １０卷，香港：商務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圖版 ４。
彭金章編《密教畫卷》，圖版 １４。
此圖相特徵見於《大正藏》１０９３—１０９５ 號、《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卷 １ 述及（見附表 １）。三頭大自在天的圖片

可見韋陀（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和龍安那（Ａｎｎｅ Ｆａｒｒｅｒ），Ｃａ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１９９０，ｃａｔ． ｎｏ． １３４．

見李文生《龍門唐代密宗造像》，《文物》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６１—６４ 頁；宿白《敦煌莫高窟密教遺跡劄記》，
《文物》１９８９ 年第 ９ 期，４５—５３ 頁。

奈良國立博物館《古密教：日本密教の胎動》，奈良國立博物館，２００５ 年，圖版 ４。
李文生《龍門唐代密宗造像》，６２ 頁，圖 ２。
中國石窟龍門石窟編委會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第二册，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圖版 ２５３。另

一例千手觀音像位於龍門石窟千手千眼觀音窟，雕造於 ８ 世紀後半葉，圖片另可見注 ６１，２１５ 頁，圖 １７７。
奈良國立博物館《古密教》，１５５ 頁。
在印度傳統中，馬頭明王是觀音的助手與脅侍，但在東亞，尤其是日本，馬頭明王成爲觀音的六變化身之

一。將六種變化觀音視爲一組，始自中國天台宗智顗大師（５３８—５９８），他將六種變化觀音對應六道輪迴以及六字
大明咒，見智顗《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大正藏》１０４３ 號，其中不空羂索觀音對應人界。另見瑞絲
哈比託，“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Ｋａｌｐａｒｊａ Ｓūｔｒａ”，ｐｐ． ４０ ４１．



（Ｃｕ"'ｉ）則到更晚纔被視爲觀音的變化身〔１〕。

日本現存最早的不空羂索觀音，是東大寺三月堂（又名法華堂）紀年 ７４８ 年的造像

（見圖 １）〔２〕。像高 ３． ６２米，使用自中國傳入的乾漆技法，很可能是當時日本最大的菩薩

像。供奉此像的法華堂，屬於東大寺前身金鐘寺之一堂，是日本華嚴宗大師良弁（６８９—

７７３）的居所。良弁是東大寺的創建者，東大寺在 ８世紀中葉成爲全日本國分寺的總寺院。

７３０年以降，日本開始流傳不空羂索觀音的陀羅尼經，包括兩種梵文本的譯本和菩提流志

的三十卷版本，這顯示日本的佛教徒已充分認識這位變化觀音的系列經典。

三月堂的不空羂索觀音像的前額有第三隻眼，爲八臂造型，其中兩手合於胸前作合

掌的禮敬印（ａ'ｊａｌｉ ｍｕｄｒ），兩手之間敬呈一顆水晶寶珠。右側第二手持錫杖，左側第

二手持蓮花，第三手持羂索〔３〕。觀音的肩上加披一層乾漆布料，代表鹿皮。造像背後

的身光和放射光芒是格狀透雕的金屬，飾有火焰花紋。透雕的銀質頭冠，裝飾珍珠和勾

玉（ｍａｇａｔａｍａ），附有一尊阿彌陀佛立像。觀音兩腿上格式化的重複衣褶使造像的感覺

稍顯厚重。觀音的表情肅穆，爲密教神祇的特徵。

三月堂的佛壇上，除了站立的不空羂索觀音像，還有其脅侍眷屬，如帝釋天與梵天、

四方天王、護法力士以及兩位女尊神祇等等。歷代以來，脅侍造像羣或有搬移增減，現

在已不能盡複佛壇原貌〔４〕。不過，風格分析顯示數件脅侍造像應與主尊爲同時期之

作，其中最特别的是秘佛執金剛神，作憤怒相，手執金剛杵，安放在主尊不空羂索觀音背

後的佛龕櫥子裏〔５〕。執金剛神像據説是良弁約於 ７３３ 年捐造的，良弁爲三月堂前身金

鐘寺的建立者，篤信執金剛神的力量和護教神威。不少學者已注意到，不空羂索觀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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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見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Ｇｉｍｅｌｌｏ，“Ｉｃ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ｏｄｄｅｓｓ Ｚｈｕｎｔ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ｌ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Ｉｍａｇ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ｅｄ． Ｐｈｙｌｌｉｓ Ｇｒａ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Ｋｏｉｃｈｉ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Ｖａｎｃｏｕｖ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 ２２５ ２５６． 日本敬拜六觀音的信仰始自 １０ 世紀，中國則從未出現成組的六觀音信
仰，見 Ｓｈｅｒｒｙ Ｆｏｗｌｅｒ，“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ｉｈōｏｎｊｉ Ｓｉｘ Ｋａｎｎｏｎ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ｓ”，Ａｒｔ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 ３６ （２００６），ｐｐ． １７８ ２１４．

上原昭一等編《天平の美術》，全 ２ 卷，收於《日本美術全集》第 ４—５ 册，東京：學習研究社，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年，第 １ 卷，圖版 ２。此件造像的斷代討論，見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會《奈良六大寺》，全 １４ 册（東京：岩波書店，
１９６８—１９７３），第 １０ 册，第 ２ 卷，《東大寺》，７—９ 頁；河瀬由照《東大寺法華堂の造営と不空羂索観音の造立につい
て》，《佛教藝術》第 ２１０ 號，１９９３ 年，３１—４９ 頁。

一則關於興福寺造像的紀録（見下文），指其原本造像的右側第三手持白色麈尾，兩側第四手皆施與願

印。由此推測，三月堂不空羂索觀音亦可能是同樣造型，不過，同一則記録亦描述三月堂觀音像和興福寺觀音像稍

有不同。見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會《奈良六大寺》，第 １０ 册，第 ２ 卷，２６ 頁，注 ４。
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會《奈良六大寺》，第 １０ 册，第 ２ 卷，９—１４ 頁；Ｐｅｎｅｌｏｐｅ Ｍａｓｏｎ，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Ｈａｒｒｙ Ｎ． Ａｂｒａｍｓ，１９９３，ｐｐ． ６７ ７３．
上原昭一等編《天平の美術》第 １ 卷，圖版 １７。



圖 ５ 　 康慶（活動於 １１７５—１２００）造
不空羂索觀音坐像，日本鐮倉

時期（１１８５—１３３３），１１８９ 年
造，木造，飾漆及金箔，高 ３３６
釐米，興福寺南円堂藏，取自

奈良六大寺大観刊行會《奈良

六大寺》卷 ８，圖版 １２。

陀羅尼經文和其他密教儀軌都提及“執金剛秘密主

菩薩”，三月堂的例子則證實這些早期密教經典已

經實際影響了奈良時代的佛教造像〔１〕。此外，執

金剛神還是觀音菩薩的三十三化現之一〔２〕。

同一時期，另一件重要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

是於 ７４６ 年爲過世的牟漏女王（？—７４６）雕造的，

安放於興福寺講堂。牟漏女王是光明皇后（７０１—

７６０）的同母姊，興福寺則是藤原氏族資助的寺院。

８１３ 年，興福寺内建造了南円堂（重建於 １７４１），這

件造像被移置南円堂作爲主尊。在此之後，興福寺

毁於 １１８０ 年間的内亂，這件造像在 １１８８ 年由康慶

（活動於 １１７５—１２００）依原像重雕，康慶所帶領的

慶派佛師，擔當了東大寺和興福寺的復興造佛運

動。重造的不空羂索觀音坐像高 ３． ３６ 米，木造，飾

漆及金箔，具有三眼八臂（圖 ５），但無法確認原來

的造像是立像或是坐像。

東大寺大佛殿中，巨大的主尊盧舍那佛像由兩尊菩薩坐像脅侍：如意輪觀音與虚空藏

菩薩（?ｋ!ａｇａｒｂｈａ）〔３〕。此外，有兩幀大型掛幅繡帳，高 ３５ 尺，垂掛於盧舍那佛三尊像

的兩側壁，分别繡聖觀音（變化觀音的原型）和不空羂索觀音。繡畫材料易損，故兩幅

繡帳現已不存，但繡帳邊框有長餘千字的題記被記録下來，根據題記，此爲孝謙天皇

（７４８—７５９ 在位，二度即位時改稱稱徳天皇，７６４—７７０ 在位）於 ７５４ 年爲其母光明皇

后〔４〕出資捐造的繡帳〔５〕。

７４９ 年，奈良大安寺安置一幅 ３０ 尺高的盧舍那佛畫像作爲主尊，脅侍爲各 １５ 尺高

的不空羂索觀音及千手觀音畫像。這組三尊像被認爲是東大寺的盧舍那佛三尊的先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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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菩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就多次提及執金剛神。

《大正藏》２６２ 號，卷 ９，５７ 頁 ｂ１８—１９。
《虚空藏菩萨陀羅尼經》由密宗大師善無畏譯爲漢文，後由道慈傳到日本，造成日本 ８ 世紀盛行信奉虚

空藏菩薩，空海亦是受此陀羅尼經和儀軌啓迪，進而留學中土。

稲垣晉清《大仏殿曼荼羅観音図像繍帳》，《観音の研究》，《奈良》第 １３ 號，１９３０ 年，２７—３０ 頁。
見拙稿，“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Ａｖａｔａ&ｓａｋａ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圖 ６　 不空羂索觀音立像，日本
奈良時期（７１０—７９４）晚
期，８ 世紀下半前期，木
製，高 １８９． ９ 釐米，大安
寺藏，取自河野清晃《聖

徳 太 子 と 大 安 寺》，

１１６ 頁。

例，因爲圖像上兩者皆以盧舍那佛爲主尊，並由兩位密

教菩薩或變化觀音脅侍〔１〕。大安寺在 ８ 世紀前半是

重要的官寺，直到 ７５２ 年東大寺被立爲國寺纔黯然失

色。可見，不空羂索觀音在 ８ 世紀中葉，在日本的都城

受到崇奉。不僅如此，各種變化觀音也因爲具有護國

和守護信徒的能力而被紛紛造立。

大安寺還有一組密教觀音像，造於 ８ 世紀下半葉

後半，分别爲聖觀音、不空羂索觀音、馬頭觀音、楊柳觀

音以及十一面觀音〔２〕。圖 ６ 擁有八臂的立像由整塊

木材雕成，被辨識爲不空羂索觀音，但是持物皆已佚

失。其臉和體軀渾圓，瓔珞和衣褶講究細節，自然地披

覆在身體表面。這件造像較爲厚實的風格，先見於 ８

世紀中後期東大寺和唐招提寺（建立於 ７５９ 年）的佛像

作坊的造像，包括三月堂的不空羂索觀音立像。這一

組五尊的變化觀音造像，代表日本密宗造像的早期階

段，還先於 ９ 世紀空海建立的真言宗。

以三月堂造像作爲關鍵，證明 ８ 世紀日本的不空

羂索觀音造像爲八臂造型，與當時翻譯的不空羂索觀

音經文描述毫無相符之處。不過，在最初的譯本中

（《大正藏》１０９３ 號、１０９４ 號、１０９５ 號，和屬於同一梵文本的 １０９２ 號卷 １）不空羂索觀音

被形容像大自在天（印度濕婆神的俗名之一），而大自在天在其他經典被描述爲具有三

眼八臂〔３〕。因此可見，日本早期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是以經典所述大自在天的外表爲

依據。慧智詩中描述的唐京寺院壁畫中的菩薩像，具有左肩披覆鹿皮和白龍瓔珞的圖

像特徵，雖然没有提到手臂的數目，持物的部分也只説右手持一帶莖蓮花，但是提及菩

薩的形貌與大自在天（摩醯首羅）相似〔４〕。由此可知，這幅佚失的中土壁畫，應該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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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池春峰《南都仏教史の研究》，第 １ 册，《東大寺篇》，京都：法藏館，１９７０ 年，４１３—４１５ 頁。
這組觀音像的資料發表於河野清晃《聖徳太子と大安寺》，東京：Ｇｙōｓｅｉ，１９８４ 年，圖版 １，１１０—１１７ 頁。
見傳龍樹（Ｎｇｊｕｎａ，約 ２—３ 世紀）著《大智度論》，鳩摩羅什（約 ３４４—４１３）譯，《大正藏》１５０９ 號，第 ２５

册，７３ 頁 ａ６—７。
《大正藏》１０５２ 號，第 ２０ 册，６７ 頁 ａ２９—ｂ１７。



某部早期的經典譯本爲依據。菩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大正藏》１０９２ 號，除了卷 １ 之

外）對不空羂索觀音的描述詳盡且具有清晰的密教特徵，與上一節討論的早期南亞造

像的圖像相應。而早期東亞的不空羂索觀音像，卻找不到與之相似的南亞造像，可見東

亞造像並没有以南亞造像作爲原型（與十一面觀音的狀況不同）。相反地，東亞本地的

藝匠，沿用固有的佛教造像傳統，參照經典中大自在天的外型描述而創造出新穎的不空

羂索觀音像。東亞的不空羂索觀音信仰與皇權緊密相聯，而南亞者則與善終和死後利

益的保證相關，如此，雖然東亞和南亞的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在同一個世紀先後興起，但

不同的信仰性質及所依據的文本部分造成兩地表現迥異的早期造像。

８—１０ 世紀敦煌與四川造像

多首多臂的密教菩薩造型，包括十一面觀音，在 ７ 世紀已見於敦煌。到了 ８ 世紀中

葉，變化觀音的密教圖像也傳到敦煌，此後不空羂索觀音和其他變化觀音在敦煌極爲流

行，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四川。單是不空羂索觀音，在敦煌就有八十幅壁畫，此數目還

未包括帛畫、麻畫、紙畫；在四川也有十餘尊浮雕造像〔１〕。礙於篇幅，本文無法一一檢

視所有的造像案例，但筆者將擇取數件與 ８ 世紀的造像比較。下文的討論表明，菩提流

志翻譯的三十卷本《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將成爲敦煌不空羂索觀音圖像的重要經典

依據，至稍晚的時代，敦煌又接受到喜馬拉雅與藏地傳來的密教和其藝術風格之影響。

敦煌第 １４８ 窟保存了數件變化觀音畫像，此窟完成於 ７７６ 年，洞窟中繪有千手觀

音、不空羂索觀音、如意輪觀音和四臂與八臂的觀音像，與其他密教諸神相伴〔２〕。較早

期中日兩地的變化觀音造像多被表現爲單尊神祇，不過，類似曼荼羅形式的羣像組成，

似乎已受密教影響〔３〕。例如，敦煌第 １４８ 窟門道東壁上方，繪有千手觀音坐像，圍繞二

十名眷屬，其中包括吠陀教神祇，如負責受送祭品的火天阿耆尼（Ａｇｎｉ），以及瞋怒相諸

神〔４〕。千手觀音渾圓豐滿的臉和嚴峻的表情，與日本奈良晚期的造像風格相互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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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可見彭金章《敦煌不空羂索觀音經變研究》；數件造像圖片則可見彭金章編《密教畫卷》。英文概論

見：Ｈｅｎｒｉｋ Ｓｒｅｎｓｅｎ，“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ａｔ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２ （１９９２），ｐｐ． ３０２ ３０９．

彭金章編《密教畫卷》，３７—５４ 頁。
三月堂觀音原本很可能被放在中央位置，是羣像的主尊，但就如前文所述，佛壇上的羣像經過後代重新

擺放，已無法重建原始排列樣貌。

彭金章編《密教畫卷》，圖版 ２６—３１。詳細的分析見劉永增《莫高窟第 １４８ 窟南北天井圖像解説》，收於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壁畫藝術繼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５１８—５３６ 頁。



敦煌第 １４８ 窟豐富的密教菩薩造型，顯見有新的經典和圖像設計傳入敦煌。已知不空

曾於 ７５０ 年前後住錫西北地區，早期密教在敦煌的傳播或許與他的初期活動有關〔１〕。

不僅如此，敦煌位於唐帝國西北隅，是相對承平的地區，持續吸引高僧前來，尤其在安史

之亂期間與亂後，許多高僧將京城最新的譯本和教法帶到敦煌。

第 １４８窟是敦煌大規模地采納密教圖像初期的一個獨特的案例。石窟寺内容的規劃

包含有以傳統的大乘佛教爲主的題材，如大型的横躺涅槃佛像和彌陀、藥師、彌勒等諸淨

圖 ７　 敦煌 １４８ 窟北壁《敬拜不空羂索觀音
諸利益屏風畫》，中國唐代（６１８—
９０７），７７６，取自彭金章編《密教畫
卷》，圖版 ２３。

土經變壁畫，但又加上東壁的千手觀音，和南、

北兩壁以如意輪觀音和不空羂索觀音爲主

尊的佛龕。佛龕中泥塑菩薩像已不存，但龕

内直立式的屏風壁畫描繪了供奉這兩位菩

薩的種種利益（圖 ７）。就像其他多數有敍事

性場景的敦煌壁畫一樣，屏風畫的欄位裏，描

繪了三三兩兩的成組人物，著漢式服裝，多半

坐在對角綫放置的墊子上。這些敍事場景由

鋸齒狀的青白條紋劃分，暗示山水場景的元

素，偶爾伴有榜題，明顯屬於當地的繪畫傳統。

壁畫這樣描繪膜拜不空羂索觀音及如意輪觀

音（或其他變化觀音）將能獲得的利益，在此

時期之後少見，可見這創新的本地圖畫設計，

在此之後並没有成爲傳統〔２〕。

護摩儀式的描繪，首次在敦煌壁畫出現。在不空羂索觀音龕内東端的屏風畫中，左

欄的頂部及中央欄的底部畫有火壇，描繪施行護摩儀式所能獲得的俗世和超越世俗的

雙重利益（見圖 ７）。左側欄中，緊鄰火壇的榜題記載，藉由投擲 １０８ 件（不空羂索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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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７５５—７５７）後，密宗三大師之一的不空訴請在宫内、都城佛寺、聖地五臺山，廣設法壇行灌頂
儀式，祈求國富民安。Ｏｒｚｅｃｈ指出，進行這些灌頂儀式同時能培養三種護摩儀式（息災、增益、降伏）的人才，進而達
到護國的目的，“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Ａｂｈｉ#ｅｋ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１，ｐｐ． １１３ １１４．

在直立式屏風壁畫的位置描繪經典内容的經變畫，在敦煌自中唐後即很流行，這些屏風畫多安排在大鋪

面佛説法會的下方。但對於變化觀音來説，較晚的經變畫構圖更傾向將敍事場景散佈在中央主尊四周，如莫高窟

第七六窟的十一面觀音壁畫，作於 １０—１１ 世紀，觀音宛如正在聞聲救苦，見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
高窟》，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９８７ 年，第 ５ 册，圖版 １０５。



的）陀羅尼入火中，將消除諸業障，使家國免於災疫，個人也將得到妒恨的淨化〔１〕。

分析榜題中的題記，可見壁畫的内容的根據是玄奘的譯本———《不空羂索神咒心

經》。榜題中提到的陀羅尼咒如不空羂索菩薩神咒、不空羂索大神咒、大神咒心、神咒

心等等，這些名稱符合玄奘譯本中的字句，而不見於其他譯本（如菩提流志的三十卷版

本）〔２〕。這個現象證實了本文的推論，東亞開始將不空羂索觀音形象化之時，越早的譯

本越有較大的影響力，實例之一就是三月堂的八臂觀音像（見圖 １）。再加上，安禄山亂

（７５５—７５７）後，多名玄奘一脈的僧侣住錫敦煌，玄奘的聲譽和他教法的影響，應是玄奘

譯本被采用爲此壁畫經典依據的背景原因〔３〕（南壁龕内描繪禮拜如意輪觀音的種種利

益，經典依據則是菩提流志翻譯的《如意輪陀羅尼經》，參《大正藏》１０８０ 號；玄奘未曾

翻譯任何與如意輪觀音有關的經典）。

此兩龕的龕頂，更進一步描繪多臂變化觀音與其他密教菩薩，包括藥王菩薩

（Ｂｈａｉ#ａｊｙａｒｊａ）和地藏菩薩（Ｋ#ｉｔｉｇａｒｂｈａ）。在如意輪觀音和不空羂索觀音龕内，有許多

脅侍人物，榜題標示了祂們的名字，但卻無法對應到現存陀羅尼經典中的任何眷屬。劉

永增的研究指出，這些神佛的名字主要來自幾本唱誦佛名的經典，如《佛名經》（《大正

藏》４４０ 號，菩提流支譯）、《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大正藏》２８７１ 號，流行於

５—７ 世紀的僞經）以及《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大正藏》２７７７ 號，８ 世紀晚期由長安僧

侣道液彙編）。這些經典教習唱誦佛名與懺儀等修行法門，自 ５、６ 世紀即開始盛行，劉

永增推論這些修行法門在敦煌直至 ８ 世紀中葉仍很盛行〔４〕。整體看來，這些圍繞不空

羂索觀音（或如意輪觀音）的神佛，並非采自單一經典，而是根據多本經典，代表固有傳

統與新傳入的經典、圖像和禮拜儀式共榮的綜合體。

敦煌第 １４８ 窟是一個重要的禮拜堂式洞窟，其開窟歷程記録於 ７７６ 年“大唐隴西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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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火壇左右兩側的榜題：“欲令國宅使無災 厄於 ／他及己不生嫌嫉二取 ／蓮花供養賢聖一呪一投火障
難消散”，以及“若常誦念此神呪心有…… ／……謗……神……應　 　 凡一百八枚各魂　 投火壇内所　 成就”，顯然
與玄奘譯本的相同段落一致（《大正藏》１０９４ 號，第 ２０ 册，４０５ 頁 ａ２０—２５）；見公維章《涅槃、淨土的殿堂：敦煌莫高
窟第 １４８ 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１８６—１８７ 頁。

樊錦詩《玄奘譯經和敦煌壁畫》，《敦煌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３—４ 頁。
長安西明寺僧曇曠和乘恩，爲避安史之亂，於 ７６０ 年代逃抵敦煌，二僧皆隸屬玄奘所創的唯識宗。見上

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１９９０ 年，１７—８３ 頁。玄奘一脈的僧侣傳播玄奘的譯經及相關的新主題，
如《天請問經》（《大正藏》５９２ 號）的經變畫亦初現於敦煌第 １４８ 窟；見樊錦詩《玄奘譯經和敦煌壁畫》，３—５ 頁；王
中旭《生天：〈彌勒變〉、〈天請問變〉的流行與對應》，《敦煌學輯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７２—８１ 頁。

劉永增《莫高窟第 １４８ 窟南北天井圖像解説》，５３５—５３６ 頁。佛名唱誦儀式的圖像佐證，見王靜芬《佛名
與懺儀》，張善慶譯，《敦煌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６—１６ 頁。有關佛名的研究見 ＬｉＹｉｎｇ Ｋｕｏ，“Ｌａ ｒé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ｎｏｍｓ
ｄｅ ‘Ｂｕｄｄｈａ’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ａｕ Ｊａｐａｎ”，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２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ｖｏｌ． ８１，ｆａｓｃ． ４ ／ ５（１９９５），ｐｐ． ２３０ ２６８．



府君修功德碑”〔１〕。主要捐資者李大賓，出身自當地望族隴西（今甘肅省南部及東南

部地區）李氏，時出任敦煌的地方官〔２〕。敦煌許多大型殿堂窟是由地方望族出資完成，

第 １４８ 窟因此也被視爲家族窟〔３〕。根據 ７７６ 年李府君碑的記載，多數學者相信第 １４８

窟約完工於 ７７６ 年，稍後 ７８１ 年敦煌即進入吐蕃佔領時期。在當時的環境下，第 １４８ 窟

開鑿的背後，必然有很多政治與宗教的衡量〔４〕。不空羂索觀音（及其他變化觀音）爲

圖 ８ 　 敦煌 ３８４ 窟南壁《不空羂索觀
音壁畫》，中國唐代 （６１８—
９０７），８ 世紀末至 ９ 世紀初，取
自彭金章編《密教畫卷》，圖

版 ５４。

唐廷與奈良朝作爲護國者敬奉，理所當然，在第

１４８ 窟中，衆變化觀音亦被禮敬爲守護神祇，承諾

種種利益。贊助者李大賓是虔誠的佛教徒，他的

家族先前已捐造第 ３３１ 及 ３３２ 窟（完工於 ６９８

年），顯示李氏家族知曉時下的主題，也有管道得

到資源和工匠來完成他們規模宏大的石窟寺，内

容涵蓋既有的與新創的主題，和當時新譯陀羅尼

經的各種變化觀音。附帶一提，完工於 ７ 世紀末

的第 ３３１ 窟，已有十一面觀音像〔５〕。

至 ９ 世紀，敦煌的不空羂索觀音像更爲普及，

並清楚遵循一個標準的圖像規範。不空羂索觀音

和如意輪觀音經常成對出現，菩提流志譯本的影

響更可見於其圖像與脅侍眷屬的安排。敦煌第

３８４ 窟爲代表性的例子，此窟約開鑿於 ８ 世紀末至

９ 世紀初，南壁東側繪有一尊不空羂索觀音（圖

８），與北壁東側的如意輪觀音位置相對，兩尊觀音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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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碑題記的研究，包括賀世哲《從供養人題記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營建年代》，收入敦煌研究院編

《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１９４—２３６ 頁；史葦湘《絲綢之路上的敦煌與莫高窟》，收入
敦煌研究所編《敦煌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５５—７３ 頁；孫修身《敦煌李姓世系考》，《西北史
地》１９８３ 年第 ３ 期，３６—４６ 頁；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７６—９０ 頁。公維章對敦
煌第 １４８ 窟作了綜合性的討論，見《涅槃、淨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 １４８ 窟研究》，１８ 頁；Ｓｏｎｙａ Ｌｅｅ 亦研究此窟，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Ｎｉｒｖａｎａ：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８２ ２０１．

隴西李氏與敦煌的歷史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文獻回顧可見公維章《涅槃、淨土的殿堂》，２７—５０ 頁。
張先堂《古代敦煌供養人的造像供養活動》，《敦煌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６７—６８ 頁。
公維章指出隴西李氏不只李大賓篤信佛教，且之後吐蕃統治時期，亦有族人出任敦煌僧官，見《涅槃、淨

土的殿堂》，４６—５０ 頁；Ｓｏｎｙａ Ｌ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Ｎｉｒｖａｎａ，ｐｐ． １８１ ２０１．
彭金章編《密教畫卷》，圖版 ９、１０。



都畫在盛唐龕外側〔１〕。不空羂索觀音坐在蓮臺上，上有華蓋，頭戴的寶冠飾有阿彌陀

化佛，身後有頭光及身光。其左肩上披深棕色帶白色花紋的鹿皮，肩披鹿皮是敦煌不空

羂索觀音像最顯著的圖像特徵〔２〕。菩薩具六臂，右邊三手分别持斧、柳枝、羂索，左邊

三手分别持淨瓶、蓮花、水甕，其中的羂索和斧是密教神祇用來解救衆生的法器，其他持

物則屬於觀音常見的持物。這尊不空羂索觀音下方畫海洋及兩位龍王。其他眷屬包括

日光菩薩與月光菩薩，分别乘馬車與鵝車位於上方左右；觀音兩側則爲四天王，老人形

象的婆藪仙（Ｖａｓｉ#$ｈａ）手抓一杖〔３〕，與象徵財富的功德女（Ｌａｋ#ｍī）位於臺座兩側，還

有兩名憤怒尊位於底部兩側。無論是這尊不空羂索觀音本身的圖像，或其眷屬的配置，

皆依循菩提流志的三十卷版本（見附表 １）。唯一的例外是經典中的羅刹（ｒｋ#ａｓａ）和一

名憤怒相男性神祇由婆藪仙和功德女這兩名正善的角色取代。另外，在菩提流志譯本

中列舉脅侍的女性神祇在敦煌通常不見，這點與南亞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中通常配置度

母和毗具胝作爲脅侍的情況不同。

承上，敦煌第 ３８４ 窟的不空羂索觀音像，雖在圖像上與其他例子有些許不同（如具

有三面或十一面、眷屬或多或少等），但足爲敦煌所見該菩薩像的典型。敦煌帛畫亦表

現相似的細節〔４〕。不空羂索觀音爲數衆多的眷屬配置，和敦煌畫中其他的變化觀音十

分相似，例如，一件 ９ 世紀的千手千眼觀音帛畫，主尊四周環繞著相同的眷屬，如上方的

日光菩薩、月光菩薩、十方佛，兩側的帝釋天、梵天、四天王、天衆與供養菩薩，及底部位

於海中的兩名龍王、兩側的孔雀王、金翅鳥、忿怒尊神祇等。成對的男女脅侍同樣是婆

藪仙和功德女。但除此之外，不空羂索觀音與如意輪觀音卻也作爲千手千眼觀音的脅

侍菩薩，位於畫面左右上方。坐式的不空羂索觀音具三頭六臂（圖 ９）〔５〕。這件千手千

眼觀音帛畫中更特别的圖像，是底部左右一對貧兒與餓鬼，伸出手臂，承接千手觀音指

尖流出的錢幣或甘露〔６〕。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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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金章編《密教畫卷》，圖版 ５４—５９。
彭金章《敦煌不空羂索觀音經變研究》，表 １ ４，１７—２３ 頁。
婆薮仙（Ｖａｓｉ#$ｈａ）爲贤者，是曼荼羅中的神祇之一。
相近的作品可見巴黎集美博物館的一件十世紀帛畫，惟畫中觀音具八臂而非六臂，見：Ｊａｃｑｕｅｓ Ｇｉè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ｌ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 ｄｕ ｍｕｓé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 ａｒｔ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 Ｇｕｉｍｅｔ，２ ｖｏｌｓ． Ｐａｒｉｓ：Ｒéｕｎｉｏｎ ｄｅｓ
Ｍｕｓé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ｕｘ，１９９５，ｖｏｌ． １，ｐｌ． ７８．

另一件敦煌千手千眼觀音帛畫，紀年 ９８１，也以不空羂索觀音做爲脅侍，見：Ｇｉè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ｖｏｌ． １，ｐｌ． ９８．

韦陀，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Ｔｈｅ Ｓｔｅ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３ ｖｏｌｓ． Ｔｏｋｙｏ：Ｋｏｄａｎｓｈ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１９８２，ｖｏｌ． １，ｐｌ． １８． 于君方及其他學者指出《佛説大乘莊嚴寶王經》（轉下頁）



圖 ９　 《脅侍不空羂索觀音》，《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絹畫局
部，中國唐代（６１８—９０７），９ 世紀上半前期，敦煌出
土，長 ２２２． ５ 釐米，大英博物館藏，斯坦因編號 ３５．
Ｃｈ． ｌｖｉ． ００１９，取自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牶 Ｔｈｅ Ｓｔｅ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ｖｏｌ． １，ｐｌ． １８ ３．

　

圖 １０　 《不空羂索觀音》麻畫，中
國五代（９０７—９６０），９５６，
敦煌出土，吉美博物館藏，

編 號 ＥＯ． １１７６，取 自
Ｇｉè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ｖｏｌ． １，ｐｌ． ７５．

另一件紀年 ９５６ 年的帛畫，僅描繪不空羂索觀音立像以及底部的四名供養人像（圖

１０）〔１〕〔１〕。敦煌的不空羂索觀音少見立像，這尊菩薩具有第三隻眼，八臂，肩披鹿皮，右手持

三叉戟、柳枝、念珠，左手持三叉戟、作無畏印、持淨瓶，左右的第四手合掌做祈禱狀。這件帛

畫觀音的形式和圖像都與三月堂觀音十分相近，正如經文所説的大自在天三眼八臂的圖像。

喜馬拉雅地區風格的觀音曼荼羅，亦可見於敦煌，例如一幀大型的不空羂索觀音曼

荼羅（圖１１）〔２〕。神祇安排成上中下三欄，上層五方佛居中，左右由如意輪觀音和千手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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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Ｋａｒａ"%ａｖｙūｈａ Ｓūｔｒａ，此經 ４—７ 世紀之間成於印度，１０ 世紀譯成漢文，收在《大正藏》１０５０ 號）對觀音信
仰至關重要，經中描述觀音造訪餓鬼界（ｐｒｅｔａｌｏｋａ），周身孔隙出水拯救饑渴餓鬼，見：于君方，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ｐ． ７２． 不過現存造像顯示，中國在譯本之前已有以觀音施餓鬼爲主題的造像題材，
參見與圖 ４ 那爛陀造像相關討論。

Ｇｉè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ｖｏｌ． １，ｐｌ． ７５．
Ｇｉè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ｖｏｌ． １，ｐｌ． ９９；圖片亦發表在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ＫｌｉｍｂｕｒｇＳａｌｔｅｒ，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Ｐａｔｈ：Ｅｓｏｔｅｒｉｃ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Ｒｏｕｔｅｓ，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Ｃａｌｉｆ．：ＵＣＬＡ Ａｒ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１９８２，ｐ． １３６，ｐｌ． ６１．



圖 １１　 《不空羂索觀音曼荼羅》絹畫，約 １０
世紀，敦煌出土，長 １１５ 釐米，吉美
博物館藏，編號ＥＯ． ３５７９，取自Ｇｉèｓ
１９９５，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
ｖｏｌ． １，ｐｌ． ９９．

觀音脅侍，中層中央爲主尊四臂不空羂索觀

音坐像，由八大菩薩環繞，東爲觀音，南爲不

空羂索觀音，西與北側爲馬頭觀音，四個方位

之間各安插一名脅侍菩薩，在方框外的四個

角落，還有四名供養菩薩，再向外的方框，上

下左右則爲四名瞋怒尊。這件曼荼羅帛畫表

現出喜馬拉雅風格的繁複眷屬配置。即使菩

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見附表 １）有不空羂索

觀音曼荼羅的敍述，敦煌本地風格的壁畫中

未發展出如上詳盡的曼荼羅構圖。

上述曼荼羅帛畫的底層爲供養人，描繪一

對夫婦及其侍從，還有一位女尼在前引領婦

人。從漢式供養人的服飾和繪畫風格與敦煌

壁畫比較，這件帛畫應完成於１０世紀。供養人

的部分采用敦煌本地畫風，但帛畫上部的不空

羂索觀音曼荼羅卻采用“喜馬拉雅式”風格，這

種風格一般出現於晚期的敦煌藝術中。

在敦煌的吐蕃統治時期（７８１—８４７），敦

煌的觀音造像是否受到吐蕃藝術與吐蕃贊助

者的影響呢？這方面的信息不夠完整。在敦

煌手稿中，發現藏文的《不空羂索觀音陀羅尼

經》，Ｍｅｉｓｅｚａｈｌ指出這些吐蕃文陀羅尼經的心
咒（ｈ(ｄａｙａ，意指心臟）部分，與早期的漢文譯本及粟特文殘篇極度相同，皆應根據古老

的梵文校訂，而且，這些藏文陀羅尼經應完成於 ９ 世紀之前〔１〕。由此可見，不空羂索

觀音早已爲藏文佛典體系所熟知。但是，Ｍａｔｔｈｅｗ Ｋａｐｓｔｅｉｎ 近期的研究卻指出，敦煌

文獻未能反映出吐蕃在 １１ 世紀以前有觀音信仰，觀音之成爲信仰的對象，要等到名

僧阿底峽尊者（Ａｔｉ!ａ，９８２ １０５４）宣導之後纔流行〔２〕。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ｈａｉｋ查閲大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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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ｉｓｅｚｈａｌ，“Ｔｈｅ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ｈ&ｄａｙａｄｈｒａ"ī”，ｐｐ． ２７４ ２７５．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Ｋａｐ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ｐｐ． １４４ １５５．



藏敦煌文獻，特别聚焦於和觀音有關的藏文手稿，因此確認了 Ｋａｐｓｔｅｉｎ的論述，吐蕃（西

藏）的觀音信仰基本上産生於 １１ 世紀之後〔１〕。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指出，敦煌藏經洞所出的藏

文手稿殘件，包含大量的陀羅尼經、梵贊（ｓｔｏｔｒａｓ）、成就法（觀想和唱誦之修行法），但只

圖 １２　 四川大足石窟佛灣 １３６ 窟《不空
羂索觀音》，中國南宋（１１２７—
１２７９），約 １１４２—１１４６ 年，高 １４７
釐米，取自大足石窟雕塑全集編

輯委員會《大足石窟雕塑全集：

北山石窟》（重慶大足石窟藝術

保護館，１９９９），圖版 １０３。

有少量的佛經，其中有晚期的《佛説大乘莊嚴寶

王經》（Ｋｒａ"ｄａｖｙūｈａ）抄本，顯示觀音信仰自 １０

世紀開始漸漸流行〔２〕。綜上所述，吐蕃佔領敦

煌時期（８ 世紀中到 ９ 世紀中），缺乏吐蕃影響

敦煌觀音信仰的證據，或許不空羂索觀音在敦

煌開始流行時，屬於當地的特色，而且顯然是國

際性的信仰。不空羂索觀音相關的壁畫場景的

創造，基於敦煌當地的藝術傳統結合對新傳入

的漢文佛經的詮釋而成。

吐蕃佔領時期结束之後，敦煌當地的統治

者多爲半遊牧民族，如與于闐國和親的回鶻族，

接續在 １０—１１ 世紀治理敦煌，他們與後來的党

項人，皆喜愛並贊助喜馬拉雅式的佛教與藝

術〔３〕。圖 １１ 的不空羂索觀音曼荼羅顯示了喜

馬拉雅風格對遥遠的敦煌所能産生的衝擊〔４〕。

党項人從漢文佛經翻譯成西夏文的譯本中，就有

菩提流志的三十卷《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５〕。

四川地區也有值得一提的例子。四川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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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 Ｃ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ｉｎ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ａｎｄ Ｐｒａｘ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９００ １４００，ｅｄｓ． Ｒｏｎａｌｄ Ｍ．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Ｋ．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Ｌｅｉｄ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６，ｐｐ． ５５ ７２．

同上，ｐｐ． ５７ ６２．
關於敦煌地區的回鶻贊助者，討論可見：Ｌｉｌｌａ 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ｍｉｔｈ，Ｕｙｇｕｒ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ｉｎ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ｒｔ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Ｌｅｉｄｅｎ ＆ 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５．
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另一件喜馬拉雅式不空羂索觀音帛畫，圖片刊於 Ｇｉèｓ，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 ｌＡｓｉ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ｖｏｌ．

１，ｐｌ． ８０；及林洛夫，Ｒｕｔｈｌｅｓ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ｐｌｓ． ５ ６；這尊觀音四臂，脅侍羣中出現馬頭觀音，帛畫製作年代不明，但
應不早於 ８、９ 世紀。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指出，敦煌藏經洞另出土許多不空羂索觀音曼荼羅，亦屬於印度 ／喜馬拉雅風
格。這些掛軸和藏文手稿皆出自藏經洞，在當時很可能來自同一座寺廟，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認爲這些掛軸和手稿屬於當時
在敦煌的同一羣藏語人民，“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 Ｃ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 ６５．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１４５ 頁。



北山石窟佛灣第 １３６ 窟，紀年 １１４２—１１４６ 年，有不空羂索觀音坐像，六臂，最上方的兩

臂託舉兩個圓盤（代表日光及月光菩薩），中間兩手持一鉢及一似柳枝物，最下方的兩

手持寶劍和斧（圖 １２）。觀音頭戴華麗的花冠，可能原有小型阿彌陀佛，胸前也有繁美

的瓔珞。臺座兩邊脅侍一男一女，很可能是婆藪仙與功德女。後來的中國觀音像常由

一對少男少女脅侍，即善財童子與龍女公主，便是外來圖像本土化的結果（雖然善財童

子在梵文成就法中，被列爲不空羂索觀音的脅侍之一，但這個少年形象並不常見於早期

印度的不空羂索觀音像）。于君方指出，只有不空羂索觀音和千手觀音的陀羅尼經描

述觀音拜訪海底龍王宫殿的情節，爲了感謝觀音到訪，龍女向觀音獻上寶珠，這情節可

能是以少女形象爲脅侍的原因，並常出現在這兩位觀音的敦煌壁畫或帛畫中，例如

圖 ８〔１〕。

遠傳至東南亞的不空羂索觀音信仰

那爛陀十二臂觀音的發現（見圖 ４）顯示帕拉時期佛教美術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

爪哇與馬來半島亦出土很多十二臂不空羂索觀音像。由現存的題記和造像可知，觀音

信仰早已傳到東南亞，數件早期的觀音像（有些早至 ７、８ 世紀）雖然並不一定是不空羂

索觀音，但左肩披有鹿皮，有些則有虎皮圍腰〔２〕。鹿皮和虎皮皆與濕婆神相關，顯示

婆羅門信仰與佛教共用某些相同的象徵符號。這些觀音像屬於蘇門答臘島上的古王

國室利佛逝（% ｒīｖｉｊａｙａ），室利佛逝的影響力遠及大半的馬來半島，包括部分今日的泰

國。室利佛逝王國在 ７ 世紀中葉達到極盛，並延續至 ８ 世紀下半葉前半期，直至蘇門

答臘的夏連特拉王國（Ｓａｉｌｅｎｄｒａ，興盛於 ７５０—８５０ 年）取而代之。爲數衆多的佛教徒

在往返中國與那爛陀朝聖時，路經這個佛教古國，唐代譯經高僧義淨（６３５—７１３）便

是其中之一，足見中印佛教中心之間往來密切，並因此帶動佛教藝術風格與圖像的

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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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方，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ｐ． ８３． 于君方另指出善無畏翻譯的千手觀音經，可
能是少女圖像的經典依據，同上注。又，關於佛灣石窟的討論，見：Ｔｈｏｍａｓ Ｓｕｃｈａｎ，“Ｔｈｅ Ｅ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ｈｏｌｄ：Ａｎ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ｗ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ｉｔｅｓ ａｔ Ｂｅｉｓｈａｎ，Ｄａｚｕ，ｃａ． ８９２
１１５５”，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

Ｎａｎｄａｎａ Ｃｈｕｔｉｗｏｎｇｓ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ａｔｒｙ Ｌｅｉｄｙ，Ｂｕｄｄｈ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ｉｔｒｅｙ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ａｌｌｅｒｉｅｓ，１９９４，ｆｉｇ． ４５；Ｍ． Ｃ． Ｓｕｂｈａｄｒａｄｉｓ Ｄｉｓｋｕｌ，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ｒīｖｉｊａｙａ，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ｐｕｒ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ａｒｉｓ：ＵＮＥＳＣＯ，１９８０，ｐｌｓ． ４，５；Ｈｉｒａｍ Ｗ．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Ｔｈｅ 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０３，ｐｌｓ． １６，１７．



圖 １３　 十二臂觀音（可能爲不空羂索觀
音）銅立像，８ 世紀末至 ９ 世紀
初，泰國巴真武里（Ｐｒｃｈｉｎｂｕｒī）
地區出土，高 ７２． ４ 釐米，曼谷
Ｖｉｒｏｔ Ｋａｎａｓūｔ 博士收藏，取自
Ｓｕｂｈａｄｒａｄｉｓ Ｄｉｓｋｕｌ， 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Ｓｒīｖｉｊａｙａ，ｐｌ． １９．

泰國與馬來半島出土多件觀音像，包括八

臂的不空羂索觀音像〔１〕，及大量模製的十二臂

觀音泥像〔２〕，以及一尊銅像（圖 １３），這件銅

像出 土 於 泰 國 東 部 的 巴 真 武 里 地 區

（Ｐｒｃｈｉｎｂｕｒｉ），推測是由馬來半島傳入，約製

作於 ８ 世紀末或 ９ 世紀初。銅像身上，臉部五

官精緻，身材纖細，站姿自然彎曲，清楚可見鹿

皮披胸，虎皮圍腰。Ｃｈｕｔｉｗｏｎｇｓ 指出此像接近

泰國墮羅鉢底時期（Ｄｖｒａｖａｔｉ）風格，但又有虎

皮等來自馬來半島的圖像特徵〔３〕。至於持物

和手勢，由上至下，右手分别持書、抬手、持水

甕、持似羂索物、持甕、持蓮花，左手分别持念

珠、持三叉戟、施無畏印、施象手（ｇａｊａｈａｓｔａ）、作

禮敬印（掌中可能持有寶珠）、施無畏印。包含

這件造像在内，羂索是十二臂觀音像的常見持

物，因此這件造像很可能是不空羂索觀音。

尼泊爾一件鎏金十二臂不空羂索觀音像，

與上述的泰國銅像有相似的特徵（圖 １４）。這

尊觀音像具有李查維時期（Ｌｉｃｃｈａｖｉ，３００ ８７９）

的優美風格，約製作於 ８ 世紀末或 ９ 世紀初，身

材苗條，站姿彎曲，左肩披掛鹿皮，十二隻手臂呈扇狀展開，多數持物已損毁佚失。這兩

件尼泊爾和泰國銅像在風格與圖像有相通之處，很可能是因爲兩者皆受到印度帕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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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Ｊｏｈｎ Ｇｕｙ，ｅｔ ａｌ．，Ｌｏｓｔ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Ｈｉｎｄｕ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２０１４，ｃａｔ． ｎｏ． １５７． 這件出自馬來半島的八臂不空羂索觀音銅像可與東大寺法華堂的
乾漆像相比，但比後者爲晚，Ｊｏｈｎ Ｇｕｙ把銅像定年於 ８ 世紀下半。

Ｂｉｎ Ｊａｍａｌ，Ｓｙｅｄ Ａｈｍａｄ，ａｎｄ Ｏｔｈｍａｎ Ｂｉｎ Ｍｏｈｄ． Ｙａｔｉｍ，“%ｒīｖｉｊａｙａ Ａｒｔ ｉ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ｉｎ Ｍ． Ｃ．
Ｓｕｂｈａｄｒａｄｉｓ Ｄｉｓｋｕｌ，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ｒīｖｉｊａｙａ，ｐｌ． ９；Ｍ． Ｌ． Ｐａｔｔａｒａｔｏｒｎ Ｃｈｉｒａｐｒａｖａｔ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ｒ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Ｖｏｔｉｖｅ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ｔｏ Ｅｌｅｖ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ｉｎ Ｎｏｒａ Ａ． Ｔａｙｌｏｒ，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ｔ：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 ＯＣｏｎｎｏｒ，Ｃｏｒｎｅｌｌ：Ｃｏｒｎｅｌ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０，ｐ． １８７，ｆｉｇ． ７．

Ｎａｎｄａｎａ Ｃｈｕｔｉｗｏｎｇｓ，Ｔｈｅ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ｓｖａｒａ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Ａｒｙａｎ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０２，ｐｐ． １６８ １７０，ｐｌ． ７８．



圖 １４　 鎏金不空羂索觀音立像，
尼泊爾李查維時期（３００—
８７９），約 ８ 至 ９ 世紀，高
３１． ５ 釐米，Ｎｙｉｎｇｊｅｉ Ｌａｍ
收藏，取自 Ｗｅｌｄ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ｐｌ． ９．

朝的影響，例如那爛陀製作的模製泥像的流傳，就可

能提供此兩像的原型〔１〕。在尼泊爾，不空羂索觀音

是一種持續流行的變化觀音，稍晚時期還有許多八臂

不空羂索觀音像〔２〕。雖然在藏地少見不空羂索觀

音，但這件鎏金像的臉部和頸部塗飾金粉，頭髮塗藍，

是藏地手法，這件鎏金像很可能在藏地輾轉一段時

期〔３〕。

印尼是另一個盛行不空羂索觀音信仰的地方。

一尊 ９ 世紀的中爪哇銅像，不空羂索觀音半跏趺坐，

八臂，右側其中一手持羂索〔４〕。東爪哇在 １３ 世紀亦

盛行不空羂索觀音信仰，此時期的信訶沙里王國

（Ｓｉｎｇａｓａｒｉ，１２２２ １２９２）鞏固了地區上的政治勢力。

和印度傳統不同的是，東爪哇將去世的國王和皇后神

格化，形象就如同印度教或佛教的神祇，並建立寺廟

禮拜他們〔５〕。這個時期的不空羂索觀音像，包括許多

模製銅板和兩組石雕造像。其中一組石雕的主尊放在

Ｃａｎｄｉ Ｊａｇｏ廟内殿，其身份是被崇奉爲不空羂索觀音的

Ｗｉｓｈｎｕｗａｒｄｈａｎａ國王，他是信訶沙里王朝的倒數第二

位國王〔６〕。這件石雕有 ２米高，包括主尊頭部有多處毁損，但脅侍羣像仍有部分保存良

好，如多羅菩薩、昆俱胝菩薩、馬頭觀音、善財童子、五方佛與他們的明妃等。在内殿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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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Ｗｏｏｄｗａｒｄ根據菩薩像的互動及舞動姿態，認爲也可能印度南部的藝術風格影響了尼泊爾造像。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Ｌ． Ｒｅｅｄｙ，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ｎ Ｂｒｏｎｚ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ｔｙｌｅ，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ｓ，Ｎｅｗａ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Ｐ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ｅｓ，１９９７，ｆｉｇｓ． Ｎ２８７，Ｎ２９７．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ｌｄ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ｅ Ｃａｓｅｙ Ｓｉｎｇｅｒ，Ｔｈｅ Ｓｃｕｌｐ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ｙｉｎｇｊｅｉ Ｌａ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Ｋｉｎｇ Ｐｕｂ．，１９９９，ｐ． ５０，ｐｌ． ９．
Ｊａｎ Ｆｏｎｔｅｉｎ，ｅｔ ａｌ．，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Ｊａｖａｎｅ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７１，ｐ． ７０，ｃａｔ． ｎｏ． ２９；東京國立博物館《インドネシア古代王國の至寶》，東京：インドネシア日本友好
祭’９７ 事務局，１９９７ 年，圖版 ５７。另一件 ８ 世紀末至 ９ 世紀初的銅製不空羂索觀音立像載於 Ｊｏｈｎ Ｇｕｙ，ｅｔ ａｌ．，Ｌｏｓｔ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ｃａｔ． ｎｏ． １６０．

Ｍａｒｉｊｋｅ Ｊ． Ｋｌｏｋｋｅ，“Ｈｉｎｄｕ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ｉｎ Ａｎｎ Ｒ． Ｋｉｎｎｅ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ｇ Ｓｉｖａ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ａ：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Ａｒｔ ｏｆ Ｅａｓｔ Ｊａｖａ，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 １７ ２７．

Ｋｉｎｎｅ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ｇ Ｓｉｖａ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ａ，ｐｐ． １１６ １２２．



圖 １５　 不空羂索觀音碑像，印尼信訶沙里王
國（１２２２—１２９２），１２８６，蘇門答臘中
部，高 １６３ 釐米，雅加達國立博物館
藏，取自Ｋｉｎｎｅ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ｇ Ｓｉｖａ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ａ，ｆｉｇ． ９０．

尊與眷屬約佔 ４． ４平方米，這樣規模的羣像

組成原本很可能是一個立體曼荼羅的設

計〔１〕。１２８０年在此寺舉行供養儀式，故羣

像的完成應早於此時。

另一組石雕像紀年 １２８６ 年，石板上的

浮雕表現不空羂索觀音及其眷屬，馬頭觀

音和毘俱胝位於其右，善財童子與多羅菩

薩位於其左（圖 １５）。太陽和彎月在觀音

頭光兩側，上方還包括十方佛與明妃。觀

音臺座刻有題記，記録此像很可能是東爪

哇的皇族爲了祝福國王克塔納伽拉

（Ｋｅｒｔａｎａｇａｒａ），將石雕從爪哇帶到蘇門答

臘做爲獻禮。Ａｎｎ Ｒ． Ｋｉｎｎｅｙ 推測委製石

雕和銅板的正是國王克塔納伽拉，她説：

“Ｃａｎｄｉ Ｊａｇｏ 寺是崇奉其父親爲不空羂索

觀音的主要寺廟，同時也是信訶沙里王國

内讓其父親靈魂回歸管轄的棲所。除了

祭拜父親，這個地方也是爲了紀念克塔納伽拉國王的祖先，並祈求祂們守護信訶沙里王

國及現任的統治者。”〔２〕

Ｓｃｈｏｔｅｒｍａｎ研究這件石雕的圖像（即不空羂索觀音及四位脅侍），發現與藏文大藏

經中釋迦師利跋陀羅（%ｋｙａ!ｒｉｂｈａｄｒａ）寫的不空羂索觀音成就法密切相關，他認爲 １３

世紀初期，來自印度東北的新一波佛教影響，應促使印尼産生不空羂索觀音造像，並推

測當時的梵文佛經也在同一時間傳到了印尼〔３〕。

結　 　 論

本文充分探討東亞、南亞、東南亞與喜馬拉雅地區的不空羂索觀音早期造像，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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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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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ｃｙ Ｔｉｎｇｌｅｙ （又名 Ｎａｎｃｙ Ｈｏｃｋ）認爲中爪哇婆羅浮屠的多臂觀音浮雕，亦可能是不空羂索觀音，見：
“Ａｖａｌｏｋｉｔｅ!ｖａｒａ ｉｎ Ｊａｖ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Ｇａ"'ａｖｙūｈａ，Ｋū$ｇｒａ，ａｎｄ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ｔｅｒｓ Ａｒｔ Ｍｕｓｅｕｍ
６４ ／ ６５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ｐｐ． ６５ ８０．

Ｋｉｎｎｅｙ，Ｗｏｒｓｈｉｐｉｎｇ Ｓｉｖａ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ａ，ｐ． １２４．
Ｓｃｈｏｔｅｒｍａｎ，“Ａ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Ａｍｏｇｈａｐ!ａ Ｓｄｈａｎａ”．



散佈亞洲各地的造像，雖然時代相近，但形象差異很大。例如，東大寺不空羂索觀音像

（圖 １）三眼八臂，同爲 ８ 世紀造像的那爛陀不空羂索觀音像（圖 ４）卻有三眼十二臂，加

上女尊脅侍與五方佛。較單純的勒德納吉里造像（圖 ２）四臂、庫爾基哈爾的造像（圖

３）六臂，眷屬配置和那爛陀造像相似。觀音的一些圖像種類，例如八難救度觀音、十一

面觀音，是先在印度産生圖像原型，再傳到東亞，但是不空羂索觀音的情況並非如此。

中國和日本早期的不空羂索觀音造像，是根據早期的漢文陀羅尼經譯本（不空羂索觀

音似大自在天的描述），由當地的造像傳統孕育出的獨特形象。

９ 世紀敦煌的不空羂索觀音圖像，遵照菩提流志的三十卷譯本，乃更完善的密教版

本。敦煌不空羂索觀音常見六臂坐像（圖 ８），身旁圍繞日光與月光菩薩、婆藪仙與功德

女、龍王、瞋怒尊。同時期印度東部的造像則有所不同，通常脅侍多羅菩薩、毘俱胝菩

薩、馬頭觀音（較晚的造像更有善財童子脅侍）及五方佛（圖 ２—４）。東南亞和尼泊爾造

像則依據成就法類的經典，常見十二臂與八臂造型（圖 １３—１５）。以上諸例顯示東亞、

南亞、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地區的傳統極爲不同，各地的造像依據不同的經典脈絡、風格

乃至圖像傳統塑造、傳播。不空羂索觀音陀羅尼早在 ７—８ 世紀初，已被譯爲漢文，但早

期的東亞不空羂索觀音造像，卻更像是受到經文描述不空羂索觀音似大自在天的形貌

所啓發。反而是同時代的印度造像，雖然早期的梵文經典皆已亡佚，但對照之下比東亞

造像更接近漢文譯本的圖像描述。至於與皇權的關係，不空羂索觀音不只在 ７ 世紀晚

期至 ８ 世紀在東亞被視爲國教，稍後在印尼，不空羂索觀音也因救度衆生、給予廣袤有

情永久的利益而受到重視。不空羂索觀音信仰廣傳至敦煌（敦煌的密教證實是受到菩

提流志譯本的影響）和四川；之後，又新增來自尼泊爾 ／喜馬拉雅地區的影響及適應本

土而産生的新元素。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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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４０
１。
闍
那
崛

多
５８
７
譯

有

色
黑

佛
右
側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４
號
， 册
２０
，

頁
４０
５。
玄
奘
６５
９
譯

有

色
黑

佛
右
側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５
號
，
册

２０
，
頁
４０
９。
菩
提
流

志
６９
３
譯

有

色
黑

佛
側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７
號
，
册

２０
，
頁
４２
２，
卷
１。
寶

思
惟
６９
３
譯

１
３

四
臂

左
：
蓮
花
、 淨
瓶

右
：
无
畏
印
、 念
珠

站
姿

有

色
黑

旁
伴
一
瞋
怒
大
威
德
明
王

畫
像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６
號
，
册

２０
，
頁
４１
０ 。
李
无
谄

７０
０
譯

１
３

四
臂

左
：
蓮
花
、 淨
瓶

右
：
无
畏
印
、 念
珠

站
姿

有
旁
伴
一
瞋
怒
大
威
德
明
王

畫
像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３
２，
卷
１。
菩

提
流
志
７０
７ —
７０
９
譯

有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５
０，
卷
５。

３：
慈
悲
、
大

瞋
怒
目
張

口
、
微
瞋
颦

眉
合
口

二
臂

左
：
羂
索

右
：
舉
起

結
跏
趺
坐

金
或
銀
像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６
５，
卷
８。

３：
慈
悲
、
狗

牙
上
出
、
瞋

怒
颦
眉

六
臂
：
蓮
花
、
羂
索
、
三
叉

戟
、 淨
瓶
、 無
畏
印
、 揚
掌

趺
坐
蓮
花
座

於
山
上

有
金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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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續
表
）

經
典
出
處

頭
　
數

眼
數

手
臂
數
目
／ 持
物

站
姿
或
坐
姿

鹿
皮
有
無

配
　
　
置

標
　
注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６
６，
卷
８。

１
四
臂
：
蓮
花
、
羂
索
、
三
叉

戟
、 手
舉
起

結
跏
趺
坐

有

左
：
無
垢
慧
菩
薩

右
：
度
母

下
右
：
瞋
怒
尊

上
：
阿
彌
陀
佛

畫
像
或
塑
像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６
８—
２６
９，
卷
８。
１

３

十
八
臂
：
二
手
當
胸
合
掌
、

二
手
當
臍
倒
垂
合
掌
、
二
手

心
下
合
腕
、 二
手
結
羂
索
印
、

三
叉
戟
、 寶
幢
、 蓮
花
、
經
書
、

羂
索
、 鉤
、 無
畏
印
、 水
甕
、
淨

瓶
、 寶
花
盤

結
跏
趺
坐

有

海
上
補
陀
洛
山
宫
殿

右
：
多
羅
菩
薩
、
毘
俱
胝
、
白
身
觀

世
音
、 八
臂
度
底
使
者

左
：
無
垢
慧
菩
薩
、
胡
跪
真
言
者
、

四
臂
不
空
奮
怒
王
、
白
衣
觀
世
音
、

羅
刹
女

下
：
諸
瞋
怒
金
剛
、
諸
真
言
明
仙
、

諸
密
教
菩
薩

宫
殿
兩
側
：
帝
釋
天
、 梵
天
、 天
衆

上
：
日
天
、 月
天
、
阿
彌
陀
佛
、
釋
迦

牟
尼

山
中
：
鳥
獸
、 夜
叉
、 羅
刹

海
中
：
五
龍
王

畫
不
空
羂
索
觀

音
補
陀
洛
山
寶

宫
殿
會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８
１，
卷
１１
。

３：
慈
悲
、
微

怒
、
狗
牙
上

出

四
臂
：
蓮
花
、
三
叉
戟
、
經

書
、 無
畏
印

半
跏
趺
坐

海
上
補
陀
洛
山
宫
殿

右
：
多
羅
菩
薩
、
毘
俱
胝
、
菩
薩
、
羅

刹
女
、 毘
摩
夜
天

左
：
無
垢
慧
菩
薩
、
諸
菩
薩
、
瞋
怒

度
底
使
者

下
：
諸
瞋
怒
明
王

上
：
帝
釋
天
、 梵
天
、 天
衆
、 四
天
王

畫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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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續
表
）

經
典
出
處

頭
　
數

眼
數

手
臂
數
目
／ 持
物

站
姿
或
坐
姿

鹿
皮
有
無

配
　
　
置

標
　
注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２９
２，
卷
１３
。

１１
２３

三
十
二
臂
：
諸
般
持
印
與
持

物
結
跏
趺
坐

上
：
天
衆

右
：
奮
怒
王
、 多
羅
菩
薩

左
：
明
王
、 菩
薩

下
：
明
王
、 真
言
者

四
面
圍
繞
畫
十
方
佛

頂
上
佛
外
：
苦
行
仙
衆
、 天
衆
散
花

座
下
佛
外
：
諸
天
衆
、 天
女

四
角
：
四
天
王

畫
像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３０
４—
３０
５，
卷

１５
。

１
３

四
臂
：
蓮
花
、
三
叉
戟
、
羂

索
、 無
畏
印

結
跏
趺
坐

海
上
補
陀
洛
山
宫
殿

右
：
多
羅
菩
薩
、 毘
俱
胝

左
：
菩
薩
衆

下
右
：
不
空
羂
索
菩
薩
、 菩
薩
衆

下
左
：
不
空
奮
怒
王
菩
薩
、
菩
薩

衆
； 羅
刹
女
、 度
底
使
者

座
下
：
苦
行
仙
衆
、 天
衆

上
：
七
佛

七
佛
之
上
：
毘
盧
遮
那
佛
，
脅
侍
阿

彌
陀
佛
及
世
間
自
在
王
如
來
； 左
右

立
觀
音
，３
２
坐
佛
、３
２
天
神

山
間
：
龍
王
、 龍
女
、 天
女

寶
宫
殿
會
外
上
：
８
舍
利
塔
、５
４
坐
佛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不
空
羂
索
觀
音

陀
羅
尼
真
言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３２
７ ，
卷
１９
。

３
７

四
臂

右
：
三
叉
戟
、 蓮
花
與
羂
索

左
：
蓮
花
、
下
舒
五
指
雨
出

七
寶

結
跏
趺
坐

海
上
蓮
花
座
：
二
龍
王
盤
繞
蓮
莖

右
：
多
羅
菩
薩
、
毘
俱
胝
、
八
臂
度

底
使
者

左
：
菩
薩
衆
、 羅
刹
女

上
：
帝
釋
天
、 梵
天
、 天
王
衆

下
：
持
真
言
侍
者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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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續
表
）

經
典
出
處

頭
　
數

眼
數

手
臂
數
目
／ 持
物

站
姿
或
坐
姿

鹿
皮
有
無

配
　
　
置

標
　
注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３４
３，
卷
２１
。

３
７

十
臂
：
二
手
當
胸
施
禮
敬
印

右
：
羂
索
、
蓮
花
、
三
叉
戟
、

水
甕

左
：
寶
珠
、
杖
、
無
畏
印
、
念

珠

結
跏
趺
坐

有

右
：
多
羅
菩
薩
、 奮
怒
王
、 羅
刹
女

左
：
菩
薩
、
大
真
言
明
王
、
度
底
使

者
、 天
女

上
：
毘
盧
遮
那
佛
、
世
間
自
在
王
如

來
、 釋
迦
牟
尼
、
帝
釋
天
、
梵
天
、
天

衆
、 日
天
、 月
天

四
面
：
二
十
八
宿
星
天

又
外
諸
院
界

畫
像

曼
荼
羅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３４
６，
卷
２２
。

３：
慈
悲
、
瞋

怒
、
狗
牙
上

出

７
六
臂
：
羂
索
、
三
叉
戟
、
斧
、

杖
、 瓶
與
蓮
花
、 無
畏
印

結
跏
趺
坐

右
：
多
羅
菩
薩

左
：
菩
薩

阿
彌
陀
佛
、 釋
迦
牟
尼

３２
分
枝
蓮
華
樹
，３
枝
蓮
上
坐
不
空

羂
索
三
尊
， 又
２
枝
坐
二
佛

内
院
：
五
智
如
來

補
陀
洛
山
、 三
十
三
天
、 七
寶
宫
殿
：

諸
天
、 天
王

金
像

像
腹
内
置
佛
舍

利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３６
５，
卷
２５
。

四
臂
：
蓮
花
、
不
空
羂
索
、
三

叉
戟
、 無
畏
印

趺
坐
中
央
蓮

臺

内
院
：
當
心
畫
一
百
零
八
瓣
大
蓮

花 次
院
：
四
角
畫
蓮
花
、
四
天
王
、
天

衆
、 日
天
、 月
天
、 星
天
…
…

形
似
大
梵
天

不
空
羂
索
觀
音

曼
荼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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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續
表
）

經
典
出
處

頭
　
數

眼
數

手
臂
數
目
／ 持
物

站
姿
或
坐
姿

鹿
皮
有
無

配
　
　
置

標
　
注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２
號
，
册

２０
，
頁
３６
８—
３７
０，
卷

２５
。

３：
慈
悲
、
狗

牙
上
出
、
瞋

怒

六
臂

左
：
鉤
並
蓮
花
、
羂
索
並
鉤
、

指
雨
出
衆
寶

右
：
三
叉
戟
並
杖
、
金
剛
杵

並
鉤
、 向
外
揚
掌
摩
頂

結
跏
趺
坐

内
院
當
心
畫
蓮
華

南
：
多
羅
菩
薩
；
北
：
白
身
觀
世
音

母
；
西
：
馬
頭
觀
音
；
東
：
毘
俱
胝

觀
音

外
院
…
…

左
：
多
羅
菩
薩
、 羅
刹
女

右
：
菩
薩
、 密
教
菩
薩

下
：
天
衆
、 龍
王
、 天
王

上
：
梵
天
、
帝
釋
天
、
日
天
、
月
天
、

天
衆

畫
像

不
空
広
大
明
王

曼
荼
羅

大
正
藏
１０
９８
號
，
册

２０
， 頁
４３
６。
不
空
８
世

紀
譯

有
畫
像

形
似
大
自
在
天

大
正
藏
１１
６９
號
，
册

２０
，
頁
６８
４ —
６８
５ ，
卷

３。
法
賢
１０
世
紀
譯

４
９

八
臂

右
：
與
願
印
、
念
珠
、
羂
索
、

無
畏
印

左
：
白
蓮
華
、
經
書
、
作
拳

（
豎
立
頭
指
作
期
克
印
）
、 鉤

有
鹿
皮

與
虎
皮

佛
側
蓮
池

下
：
二
龍
王

上
：
五
如
來
塔

兩
側
：
寶
山
、
山
上
畫
諸
菩
薩
、
執

金
剛
杵
明
王
、
日
天
、
月
天
、
五
如

來
、 帝
釋
天
、 天
衆

（
作
者
單
位
：
美
國
弗
吉
尼
亞
大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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